
陆象山文选 

　　

　　卷一，与胡季随书云：

　　【王文公祀记】乃是断百余年未了底大公案，自谓圣人复起，不易吾言。

余于未尝学问。妄肆指议，此无足多怪。同志之士犹或未能尽察，此良可慨叹

！足下独谓使荆公复生，亦将无以自解。精诚如此，吾道之幸。

　　

　　【全卷】卷一，与邵叔谊书：

　　……此天之所以予我者非由外铄我也。思则得之，得此者也。先立乎其大

者，立此者也。积善者，积此者也。集义者，集此者也。知德者，知此者也。

进德者，进此者也。同此之谓同德，异此之谓异端。心逸日休，心劳日拙，德

伪之辨也。岂惟辩诸其身？人之贤否，书之正伪，举将不逃于此矣。自「有诸

己」至于「大而化之」，其宽裕温柔足以有容，发强刚毅足以有执，其庄中正

足以有敬，文理密察足以有别，增加驯致，水渐木升，固月异而岁不同。然由

蒙糱之生，而至于枝叶扶疏，由源泉混混，而至于放乎四海，岂二物哉？【中

庸】曰：「诚者物之终始，不诚无物。」又曰：「其为物不二」。此之谓也。

学问固无穷已，然端绪得失，则当早辨；是非向背，可以立决。颜子之好学

，夫子实亟称之，而未见其止，盖惜之于既亡。其后曾子亦无疑于夫子之道

，然且谓为鲁，在柴愚师辟之间，素所蓄积又安敢望颜子哉？曾之于颜，颜之

于夫子，固自有次第，然而「江汉以濯之，秋阳以暴之」，虽夫子不能逃于曾

子矣。岂唯曾子哉？君子之道，夫妇之愚不肖可以与之能行。唐周之时，康衢

击壤之民，中林施　之夫，亦帝尧文王所不能逃也。故孟子曰：「人皆可以为

尧舜」。病其自暴自弃，则为之发四端曰：「人之有是而自谓不能者，自贼者

也；谓其君不能者，贼其君者也。」夫子曰：「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

」此谓之初也。钧是人也，己私安有不可克者？顾不能自知其非，则不知自克

耳。

　　王泽之竭，利欲日炽。先觉不作，民心横奔。浮文异端转相荧惑，往圣话

言涂为藩师。而为机变之巧者，又复魑魅豗蜴其间。耻非其耻，而耻心亡矣。

今谓之学问思辨，而于此不能深切着明，依凭空言，傅着意见，曾疣益赘，助

胜崇私，重其狷忿，长其负恃，蒙蔽至理，扞格至言，自以为是没世不复，此

其为罪浮于自暴自弃之人矣。此人之过，其初甚小，其后乃大。人之救之，其

初则易，其后则难，亦其势然也。

　　「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于其端绪知之不至，悉

精毕力求多于末，沟浍皆盈，涸可立待。要之其终，本末俱失。夫子曰：「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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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后世耻一物不能尽知也。稷之不能审于八

音，夔之不能详于五种，可以理揆。夫子之圣，自以少贱而多能，然稼不如老

农，圃不如老圃。虽其老于论道，亦曰学而不厌，启助之益需于后学。伏羲之

时未有尧之文章，唐、虞之时未有成周之礼乐。非伏羲之智不如尧，而尧、舜

之智不如周公，古之圣贤更续缉熙之际尚可考也。学未知至，自用其私者，乃

至于乱原委之伦，颠萌蘗之序，穷年卒岁靡所底丽，犹焦焦然思以易天下，岂

不谬哉？

　　

　　卷一，与曾宅之书：

　　………记录人言语极难。非心通意解，往往多不得其实。前辈多戒门人无

妄录其语言，为其不能通解，乃自以己意听之，必失其实也。……

　　且如存诚持敬，二语自不同，岂可合说？「存诚」字于古有考，「持敬」

字乃后来杜撰。【易】曰：「闲邪存其诚」。孟子曰：「存其心」。某旧亦尝

以「存」名斋。孟子曰：「庶民去之，君子存之」。又曰：「其为人也寡欲

，虽有不存焉者寡矣。其为人也多欲，虽有存焉者寡矣。」只「存」一字自可

使人明得此理。此理本天所以与我，非由外铄。明得此理，即是主宰。真能为

主，则外物不能移，邪说不能惑。所病于吾友者，正谓此梓不明，内无所主。

一向萦绊于浮论虚说，终日只依藉外说以为主，天之所与我者反为客。主客倒

置，迷而不反，惑而不解。坦然明白之理，可使妇人童子听之而喻，勤学之士

反为之迷惑。自为支离之说以自萦缠，穷年卒岁靡所底丽，岂不重可怜哉？使

生在治古盛时，蒙被先圣王之泽，必无此病。惟其生于后世，学绝道丧，异端

邪说充塞弥满，遂此有志之士罹此患害，乃与世间凡庸恣情纵欲之人均其陷溺

，此岂非以学术杀天下哉？

　　后世言【易】者，以为【易】道至幽至深，学者不敢轻言。然圣人赞【易

】，则曰：「干以易知，坤以简能。易则易知，简则易从。易知则有亲，易从

则有功。有亲则可久，有功则可大？可久则可贤人之德，可大则贤人之业。易

简而天下之理得矣。」孟子曰：「夫道若大路然，岂难知哉？」夫子曰：「仁

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又曰：「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又曰

：「未之思也，夫何远之有？」孟子曰：「道在迩而求诸远，事在易而求诸难

。」又曰：「尧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徐行后长者谓之弟，疾行先长者谓之

不弟。夫徐行者，岂人所不能哉？不为耳。」又曰：「人能充无欲害人之心

，而仁不可胜用也。人能充无穿箭之心，而义不可胜用也。」又曰：「人之有

是四端而自谓不能者，自贼者也。谓其君者也。」又曰：「吾身不能居仁由义

，谓之自弃。」古圣贤之言大抵若合符节。盖心一心也，理一理也。至当归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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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义无二。此心此理不容有二。故夫子曰：「吾道一以贯之」。孟子曰：「

夫道一而已矣」。又曰：「道二，仁与不仁而已矣。」如是则为仁，反是则为

不仁。仁即此心也，此理也。「求则得之」，得此理也。「先知」者，知此理

也。「见孺子将入井而有怵惕恻隐之心」者，此理也。可羞之事则羞之，可恶

之事则恶之者，此理也。是知其为是，非知其为非，此理也。宜辞而辞，宜逊

而逊者，此理也。敬此理也，义易此理也。内此理也。外易此理也。故曰：「

直方大，不习　不利。」孟子曰：「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所不学而能者

，其良能也。」「此天之所与我者。」「我固有之，非由外铄也。」故曰：「

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乐莫大焉。」此吾之本心也。所谓安宅、正路者

，此也；所谓广居、正位、大道者，此也。……

　　来书「荡而无归」之说大谬。今足下终日依靠人言语，又未有定论，如在

逆旅，乃所谓无所归。今使足复其本心，居安宅，由正路，立正位，行大道

，乃反为无所归，足下之不智亦甚矣。今己私未克之人，如在陷阱，如在荆棘

，如在泥涂，如在囹圄械系之中，见先知先觉其言广大高明，与己不类，反疑

惑恐一旦如此，则无所归，不亦鄙乎？不亦谬哉？不知此乃是广居、正位、大

道。欲得所归，何以易此？欲有所主，何以易此？今拘挛旧习，不肯舍弃，乃

狃其狭而惧于广。，狭其懈而惧于正，狃其小而惧于大，尚得为智乎？夫子曰

：「汝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古之所谓小人儒者，亦不过依据末节细行以

自律，未知如今人有如许浮论虚说，谬悠无根之甚，夫子犹以门人之戒，又况

如今日谬悠无根，而可安乎？

　　吾友能弃去谬习，复其本心，使此一阳为主于内，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

是，无终日之间而违于是，此乃所谓有事焉，乃所谓勿忘，乃所谓敬；果能不

替不息，乃是积善，乃是积义，乃是善然浩然之气；真能如此，则不愧古人

，其引用经语，乃是圣人先得我心之同然，则不为侮圣矣。今终日营营，如无

根之木，无源之水，有采摘汲引之劳，而盈涸荣枯无常，岂所谓「源泉混混

，不舍昼夜，盈科而后进」者哉？终日簸弄经语以自傅益，真所谓侮圣言者矣

。

　　

　　卷一，与胡季随书：

　　…………学者之难得，所从来久矣。道不远人，人自远之耳。人心不能无

蒙蔽。蒙蔽之未彻，则日以陷溺。诸子百家往往以圣贤自期，仁义道德自命

，然其所以卒于皇极而不能自拔者，盖蒙蔽而不自觉，陷溺而不自知耳。

　　颜子之贤，夫子之所屡叹；气质之美固绝人甚远。子贡非能知颜子者，然

亦自知非俦偶。【论语】之所载「颜渊喟然」之叹，当在问仁之前；「为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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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问，当在问仁之后；「请事斯语」之时，乃其知之始至，善之始明时也。

　　以颜子之贤，虽其知之未至，善之未明，亦必不至有声色货利之累，忿狠

纵肆之失。夫子答其问仁，乃有「克己复礼」之说。所谓己私者，非必如常人

所见之过恶而后为己私也。己之未克，虽自命以仁义道德，自期以可至圣贤之

地者，皆其私也。颜子之所以异乎众人者，为其不安于此，极钻仰之力而不能

自己，故卒能践克既复礼之言，而知遂以至，善遂以明也。

　　若子贡之明达，固居游、夏之右；见礼知政，闻乐知德之识，绝凡民远矣

；从夫子游如彼其久，尊信夫子之道如彼其至。夫子既没，其传乃不在子贡

，顾在曾子，私见之锢人，难于自知如此。曾子得之以鲁，子贡失之以达。天

德己见消长之验莫着于此矣。

　　学问之初，切磋之次，必有自疑之兆，必有自克之实。此古人物格知至之

功也。己实未能自克，而不以自疑，方凭之以决是非，定可否，纵其标末如子

贡之屡中、适重夫子之忧耳。况又未能也？

　　物则所在，非达天德，未易轻言也。「所恶于智者，为其凿也。如智者若

禹之行水也，则无恶于智矣。禹之行水也，行其所无事也。如智者亦行其所无

事，则智亦大矣。」宰我、子贡、有若、智足以知圣人。三子之智，盖其英爽

足以有所精别，异乎陈子禽、叔孙武叔之流耳。若责之以大智，望之以真知圣

人，非其任也。颜子「请事斯语」之后，真知圣人矣。曾子虽未及颜子，若其

真知圣人则与颜子同。学未知止，则其知必不能至。知之未至，圣贤地位未易

轻言也。何时合并以究此理？

　　

　　卷一，与侄孙浚书：

　　…………由孟子而来，千有五百余年之间，以儒名者甚众，而荀、扬、王

、韩独着，专场盖代，天下归之，非止朋游党与之私也。若曰传尧、舜之道

，续孔、孟之统，则不容以形似假借，天下万世之公亦终不可厚诬也。至于近

时，伊、洛诸贤，研道益深，讲道益详；志向之专，践行之笃乃汉唐所无有

，其所植立成就可谓盛矣。然「江汉以濯之，秋阳以暴之」，未见其如曾子之

能信其「皜皜」；「肫肫其仁，渊渊其渊」，未见其如子思之能达其「浩浩」

；「正人心，息邪说，讵诐行，放淫辞」，未见其如孟子之长于知言，而有以

「承三圣」也。

　　故道之不明，天下虽有美材厚德，而不能以自成自达，困于闻见之支离

，穷年卒岁而无所至止。若其气质之不美，志念之不正，而假窃传会，蠹食蛆

长于经传文字之间者，何可胜道。方今熟烂败坏，如齐威、秦皇之尸，诚有大

学之志者，敢不少自强乎？于此有志，于此有勇，于此有立，然后能克己复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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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逊志时敏，真地中有山谦也。不然，则凡为谦逊者，亦徒为假窃缘饰，而其

实崇私务胜而已。比有一辈，沉吟坚忍以师心，婉孪夸毗以媚世，朝四暮三以

悦众狙，尤可恶也，不为此等所眩，则自求多福，何远之有？道非难知，亦非

难行，患人无志耳。及其有志，又患无真实师友，反相眩惑，则为可惜耳。凡

今所以为汝言者为此耳。蔽解惑去，此心此理，我固有之。所谓「万物皆备于

我」，昔之圣贤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故曰：周公岂欺我哉？

　　

　　卷十，与路彦彬书：

　　…………穷不自揆，区区之学，自谓孟子之后，至是而始一明也。……

　　〔案：此书不长，只此一句重要，故特录之。〕

　　

　　卷十一，与李宰书：

　　来教谓「容心立异，不若平心任理」。其说固美矣。然「容心」二字不经

见，其原出于【庄子】：「平者水停之盛也，其可以为法也，内保之而外荡也

。」其说虽托之孔子，实非夫子之言也。彼固自谓寓言十九。其书道夫子言行

者，往往以致其靳侮之意，不然则借尊其师，不然则因以达其说，皆非实事。

后人据之者陋矣。又韩昌黎与李翊论为书有曰：「平心而察之」。自韩文盛行

后，学士大夫言语文章间用「平心」字寖多。究极其理，二说皆非至言。

　　「吾何容心」之说即「无心」之说也，故「无心」二字亦不经见。人非木

石，安得「无心」？心于五官最尊大。【洪范】曰：「思曰睿作圣。」孟子曰

：「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又曰：「存，岂无人义之心哉

？」又曰：「至于心，独无所同然乎？」又曰：「君子之所以异于人者以其存

心也。」又曰：「非独贤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贤者能勿丧耳。」又曰：「

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去之」者，去此心也

，故曰：「此之谓失其本心」。「存之」者，存其心也，故曰：「大人者不失

其赤子之心。」四端者，即此心也。「天之所以与我者」，即此心也。人皆有

是心，心皆具是理，心极理也。故曰：「理义之悦我心，犹刍豢之悦我口。」

所贵乎学者，为其欲穷此理，尽此心也。有所蒙蔽，有所移夺，有所陷溺，则

此心为之不灵，此理为之不明。是谓不得其正，其见乃邪见，其说乃邪说。一

溺于此，不由讲学，无自而复。故心当论邪正，不可无也。以为吾无心，此说

邪说矣。若愚不肖之不及，固未得其正，贤者智者之过失亦未得其正。溺于声

色货利，狃于谲诈奸宄。牿于末节细行，流于高论浮说，其智愚贤不肖固有间

矣。若是心之未得其正，蔽于其私，而使此道之不明不行，则其为病一也。

　　周道之衰，文貌日胜。良心正理日就芜没。其为吾道害者，岂声色货利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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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哉？杨、墨皆当世之英，人所称贤。孟子之所排斥拒绝者，其为力劳于斥仪

、衍辈多矣。所自许以承三圣者，盖在杨、墨，而不在衍、仪也。故正理在人

心，乃所谓固有。易而易知，而后可言也。此心未正，此理未明，而曰明心

，不知所平者何心也？【大学】言「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

知，致知在格物。」物果已格，则知自至。所知既至，则意自诚。意诚则心自

正。必然之势，非强致也。孟子曰：「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说，讵诐行，放淫

辞，以承三圣者。」当是时，天下之言者不归杨、则归墨，杨朱墨翟之言盈天

下。自孟子出后，天下方指杨、墨为异端。然孟子既没，其道不传。天下之俊

信者，抑尊信其名耳，不知其实也。指杨、墨为异端者，亦指其名耳，不知其

实也。往往口辟杨、墨，而身为其道者众矣。自周衰，此道不行；孟子没，此

道不明。今天下之士皆溺于科举之习。观其言，往往称道【诗】、【书】、【

论】、【孟】，综其实，特借以为科举之文耳。谁实为真知其道者？口诵孔、

孟之言，身蹈杨、墨之行者，盖其高者也。其下则往往为杨、墨之罪人，尚可

言哉？孟子没，此道不传，斯言不可忽也。

　　………

　　卷十五，与陶赞仲书云：

　　【荆公祠堂记】，与元晦三书，并往，可精观熟读。此数文皆明道之文

，非止一时辩论之文也。元晦书偶无本在此，要亦不必看。若看，亦无理会处

。吾文条析甚明；所举晦翁书辞皆写其全文，不增损一字。看晦翁书但见胡涂

，没理会。观吾书，坦然明白。无所明之理乃天下之正理，实理，常理，公理

，所谓「本诸身，征诸庶民，考诸三王而不谬，建诸天地而不悖，质诸鬼神而

无疑，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者也。学者正要穷此理，明此理。今之言穷理者

，皆凡庸之人，不遇真实师友，妄以异端邪说更相欺诳——非独欺人诳人，亦

自欺自诳，谓之谬妄，谓之蒙闇，何理之明，合理之穷哉？……古人所谓异端

者，不专指佛老。异端二字出【论语】，是孔子之言。孔子之时，中国不闻有

佛。虽有老氏，其说为炽，孔子亦不曾辟老氏。异端岂专指老氏哉？天下正理

不容有二。若明此理，天地不能异此，鬼神不能异此，千古圣贤不能异此。若

不明此理，私有端绪，即是异端，何止佛老哉？近世言穷理者，亦不到佛老地

位？若借佛老为说，亦是妄说；其言辟佛老者亦是妄说。……

　　

　　象山与朱子再辩【太极图说】书云：

　　尊兄尝晓陈同甫云：「欲贤者百尺竿头进取一步，将来不作三代以下人物

，省得气力为汉唐分疏，极为脱洒磊落。」今亦欲得尊兄进取一步，莫作孟子

以下学术，省得力气为「无极」二字分疏，亦更脱洒磊落。古人质实，不尚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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巧。言论未详，事实先着。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所谓先知觉后知，先觉

觉后觉者，以其事实觉其事实，故言即其事，事即其言，所谓言顾行，行顾言

。周道之衰，文貌日胜。事实凐于意见，典训芜于辩说。揣量模写之工，一放

假借之似，其条画足以自信。其习熟足以自安。以子贡之达，又得夫子而师训

，「子欲无言」之训，所以觉之者屡矣，而终不悟。颜子既没，其传固在曾子

，盖可观已。尊兄之才，未知其与子贡如何。今日之病，则有深于子贡者。尊

兄诚能深知此病，则来书七条之说当不待条析而自解矣。

　　

　　卷十九，【武陵县学记】：

　　彝伦在人维天所命，良知之端形于爱敬。扩而充之，圣哲之所以为圣哲也

。先知者，知此而已；先觉者，觉此而已。气有所蒙，物有所蔽，势有所迁

，习有所移，往而不返，迷而不解，于是为愚为不肖，彝伦于是而斁，天命于

是而悖，此君师之所以作，政事之所以立。是故先王之时，风教之流行典型之

昭著，无非所以宠绥四方，左右斯民，使之若有常性，克安其道者也。刺故乡

举里选，月书季考，三年而大比，以兴贤能，盖所以陶成髦俊，今与共斯政

，同斯事也。

　　学校庠序之间，所谓切磋讲明者，何以舍是而他求哉？所谓「格物致知」

者，格此物，致此知也，故能「明明德于天下」。【易】之「穷理」，穷此理

也，故能「尽性至命」。孟子之「尽心」，尽此心也，故能「知性知天」。学

者诚知所先后，则如木有根，如水有源，增加驯致，月异而岁不同，谁得而御

之？若迷其端绪，易物之本末，谬事之始终，杂施而不逊，是谓异端，是谓邪

说，非以致明，祇以累明，非以去蔽，祇以为蔽。

　　后世之士有志于古，不肯甘心流俗，然而苦心劳身，穷年卒岁，不为之日

休，而为之日拙者，非学之罪也。学绝道丧，不遇先觉，迷其端绪，操末为本

，其所从事者，非古人之学也。古人之学，其时习必悦，其朋来必乐，其理易

知，其事易从，不贰于异说，不牵于私欲，造次于是，颠沛于是，则其久大可

必。孟子曰：「原泉混混，不舍昼夜，盈科而后进，放乎四海。」此古人之学

也。

　　………

　　卷十九，【敬斋记】：

　　古之人自其身达之家国天下而无愧焉者茄本心而已。

　　………

　　人之所以异于禽兽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是心或几乎泯，吾为惧矣

。天地鬼神不可诬也，愚夫愚妇不可欺也。是心或几乎泯，吾为惧矣。黄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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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施宣于内，能生之物莫不萌芽。奏以大簇，助以夹锺，则虽瓦石所压，重屋

所蔽，犹将必逢。是心之存，茍得其养，势岂能遏之哉？

　　………

　　其闻文诸父兄师友，道未有外乎其心者。自可欲之善，至于大而化之之圣

，圣而不可知之神，皆吾心也。心之所为犹之能生之物得黄锺大吕之气能养之

至于必达，使瓦石有所不能压，重屋有所不能蔽，则自有诸己，至于大而化之

者，敬其本也。……

　　虽然，不可以不知其害也。是心之稂莠萌于交物之初。有滋而无芟，根固

于怠忽，末蔓于驰骛。深蒙密覆，良苗为之不殖。实著者易拔，形潜者难察

，从事于敬者尤不可不致其辨。……

　　

　　卷二十，【格矫斋说】：

　　格、至也，与穷字究义同义，皆研磨考索以求其至耳。学者孰不曰我将求

至理？顾未知其所知果至与否耳。所当辨、所当察者此也。﹙下释矫字，略。

﹚

　　

　　卷二十一，【学说】：

　　古者十五入大学。【大学】曰：「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

善。」此言大学指归。「欲明明德于天下」，是入大学标的。格物致知是下手

处。【中庸】言「博学、审问、谨思、明辨」是格物之方。读书、亲师友是学

。思则在己，问与辨皆须在人。﹙案若辨是明辨，而非辩论，则辨亦在己。

﹚自古圣人亦因往哲之言，师友之言，乃能有进。况非圣人，岂有自任私智而

能进学者？

　　

　　语录选录：

　　○道外无事，事外无道。先生常言之。

　　○道在宇宙间，何尝有病？千古圣贤只去人病，如何增损德道？

　　○道理只是眼前道理。虽见到圣人田地，亦只是眼前道理。

　　○【论语】中多有无头柄的说话。如「智及之，仁不能守之」之类，不知

所及所守者何事；如「学而时习之」，不知时习者何事。非学有本领，未易读

也。茍学有本领，则智之所及者及「此」也，仁之所守者守「此」也，「时习

之」习「此」也，悦者悦「此」，乐者乐「此」。如高屋之上见瓴水矣。学茍

知本，六经皆我脚注。

　　○近来学者言「扩而充之」，须于四端上逐一充，焉以此理？孟子当来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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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发出人有是四端，以明人性之善，不可自暴自弃。茍此心之存，则此理自明

。当恻隐处自恻隐，当羞恶，当辞逊，是非在前自能辨之。又云：当宽裕温吽

自宽裕温柔，当发强刚毅自发强刚毅，所谓溥博渊泉而时出之。

　　○天下之理无穷。若以吾平生所经历者言之，真所谓伐南山之竹，不足以

受我辞。然其会归总在此。

　　○夫子以仁发明斯道，其言无罅缝。孟子十字打开，更无隐遁，盖时不同

也。

　　○此道与溺于利欲之人言犹易，与溺于意见之人言却难。

　　○傅子渊自此归其家，陈正己问之曰：陆先生教人何先？对曰：正己复礼

。问曰：何辨？对曰：义理之辨。若子渊之对，可谓切要。

　　○居象山，多告学者云：汝耳自聪，目自明，事父自能孝，事兄自能弟

，本无欠缺，不必他求，在自立而已。

　　○千虚不博一实。吾平生学问无他，只是一实。

　　○释氏立教本欲脱离生死，惟主于成其私耳，此其病根也。且如世界如此

，忽然生一个谓之禅，已自是无风起浪，平地起土堆了。

　　○或问先生之学当来自处入，曰：不过切己自反，改过迁善。

　　○人品在宇宙间迥然不同。诸处方哓哓然谈学问时，吾在此多与后生说人

品。

　　○朱元晦曾作书与学者云：「陆子静专以尊德性诲人，故游其门者多践履

之士，然于道问学处欠了。某教人岂不是道学问处多了，故游某之门者践履多

不及之。」观此，则是元晦欲去两短，合两长，然吾以为不考。既不知尊德性

，焉有所谓道问学？

　　○吾之学问与诸处异者，只是在我全无杜撰。虽千言万语，只是觉得他底

在我不曾添一些。近有议吾者云：除了「先立乎其大者」一句全无伎俩。吾闻

曰：诚然。

　　○后世言学问者须要立个门户。此理所在，安有门户可立？学者又要各护

门户，此尤鄙陋。

　　○今之论学者只务添人底，自家是减他底，此所以不同。

　　○宇宙不曾限隔人，人自限隔宇宙。

　　○「江汉以濯之，秋阳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尚已。」此数语自曾子胸中流

出。

　　○千古圣贤若同堂合席，必无尽合之理。然此心此理万世一揆也。

　　○一学者自晦翁处来，其拜跪语言颇怪；每日出斋，此学者必有陈论，应

之亦无他语。至四日，此学者所言已罄，力请诲语。答曰：吾亦未暇详论，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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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间大纲有一个规模说与人：今世人浅之为声色臭味，进之为富贵利达，又进

之为文章技艺，又有一般人都不理会，却谈学问，吾总以一言断之曰胜心。此

学者默然。后数日，其举动语言颇复常。

　　○先生云：后世言道理者，终是粘牙嚼舌。吾之言道，坦然明白，全无粘

牙嚼舌处，五所以易知易行。或问：先生如此谈道，恐人将意见来会，不及释

子谈禅，使人无所措其意见。先生云：吾虽如此谈道，然凡有虚见虚说，皆来

这里使不得，所谓德行恒易以知险，恒简以知阻也。今之谈禅者，虽为艰难之

说，其实反可寄托其意见。吾于百众人前，开口见胆。

　　○或有讥先生之教人专欲管归一路者，先生曰：吾亦只有此一路。

　　○吾于践履未能纯一，然纔自警策，便与天地相似。

　　○有士人上诗云：「手抉浮翳开东明」。先生颇取其语，因云：吾与学者

言，真所谓取日虞渊，洗光咸池。

　　〔以上见卷三十四，傅子云季鲁编录，选录其中二十六条。〕

　　○或谓先生之学是道德性命，形而上者，晦翁之学是名物度数，形而下者

，学者当兼二先生之学。先生云：足下如此说晦翁，晦翁未伏。晦翁之学自谓

一贯。但其见道不，终不足以一贯耳。吾尝与晦翁书云：「揣量模写之工，依

放假借之似，其条画足以自信，其节目足以自妄。」﹙案此见辩【太极图说】

书﹚。此言切中晦翁之膏肓。

　　○先生言万物森然于方寸之间，满心而发，充塞宇宙无非此理。孟子就四

端上指示人，岂是人心只有者四端而已？又说「乍见孺子入井，皆有怵惕恻隐

之心」一端指示人，又得此心昭然。但能充此心足矣。乃诵：「诚者自成也

，而道自道也，诚者物之终始，云云；」「天地之道可一言而尽也。」

　　○临川一学者初见，问曰：每日如何观书？学者曰：守规矩。欢然问曰

：如何守规矩？学者曰：伊川易传，胡氏春秋，上蔡论语，范式唐鉴。忽呵之

曰：陋说。良久复问曰：何者为规？又顷，问曰：何者为矩？学者但唯唯。次

日复来，方对学者诵：「干知大始，坤做成物。干以易知，坤以简能。」一章

毕，乃言曰：干文言云「大哉干元」，坤文言云「至哉坤元」。圣人赞易，却

只是个简易字道了。遍目学者曰：又却不是道难知也。又曰：「道再迩而求诸

远，事在易而求诸难。」顾学者曰：这方唤作规矩。公昨日来道甚规矩？

　　〔以上见卷三十四，严松松年所录，选录其中三条。〕

　　○伯敏问云：以今年较之去年，殊无寸进。先生云：如何要长进？若当为

者，有时而不能为，不当为者有时乎为之，这个却是不长进。不恁地理会，泛

然求长进，不过欲以己先人，此是胜心。伯敏曰：无个下手处。先生云：「古

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
- 10 -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

知。致知在格物。」格物是下手处。伯敏云：如何样格物？先生云：研究物理

。伯敏云：天下万物不胜其繁，如何尽研究得？先生云：万物皆备于我。只要

明理。然理不解自明，须是隆师亲友。伯敏云：此问赖有季绎时相勉励。先生

云：季绎与显道一般，所至皆勉励人，但无根者多。其意似欲私立门户，其学

为外不为己。世之人所以攻道学者，亦未可全责他。盖自家骄其声色，立门户

与之为敌，哓哓胜口，实有所未孚、自然起人不平之心。某平日未尝为流俗所

攻，攻者却是读语录精义者。程士南最攻道学。人或语之以某，程云：道学如

陆某，无可攻者。又如学中诸公，义均骨肉。盖某初无胜心，日用常行自有使

他一个敬信处。某旧日，伊洛文字不曾看，近日方看，见其间多有不是。今人

读书，平易处不理会，有可以起人羡慕者则着力研究。古先圣人何尝有起人羡

慕者？只此道不行，见有奇特处，便生羡慕。自周末文弊，便有此风。如唐虞

之时，人人如此，又何羡慕？所以庄周云：臧与谷共牧羊，而俱亡其羊。问臧

奚事？曰：博塞以游。问谷奚事？曰：挟策读书。其为亡羊一也。某读书只看

古注。圣人之言自明白。且如「弟子入则孝，出则弟」。是分明说与你入便孝

，出便弟，何须得传注？学者疲精神于此，是以檐子越重。到某这里，只是与

他减檐，只此便是格物。……

　　○问伯敏曰：……吾友之志要如何？伯敏云：所望成人。目今未尝敢废防

闲。先生云：如何样防闲？伯敏云：为其所当为。先生云：虽圣人不过如是。

但吾友近来精神都死却，无向来亹亹之意，不是懈怠，便是被异说坏了。夫人

学问当有日新之功，死却便不是。邵尧夫诗云：「当锻炼时分劲挺，到磨砻处

发光耀。」磨砻锻炼，方得此理明。如川之增，如木之茂，自然日进无已。今

吾友死守定，如何会为所当为？博学，审问，谨思，明辨，笃行，博学在先

，力行在后。吾友学未博，焉知所行者是当为？是不当为？防闲，古人亦有之

。但他底防闲与吾友别。吾友是硬把捉。告子硬把捉，直到不动心处，岂非难

事？只是依旧不是。某平日与兄说话，从天而下，从肝肺中流出，是自家有底

物事，何尝硬把捉？吾兄中间亦云有快活时，如今何故如此？伯敏云：固有适

意时，亦知自家固有根本元不待把捉，只是不能久。防闲稍宽，便为物欲所害

。先生云：此则罪在不常久上，却如何硬把捉？种种费力便是有时得意，亦是

偶然。伯敏云：却常思量不把捉，无下手处。先生云：何不早问？只此一事是

当为不当为。当为底一件大事不肯做，更说甚底？某平日与老兄说底话，想都

忘了。伯敏云：先生常语以求放心，立志，皆历历可记。先生云：如今正是放

其心而不知求也。若果能立，如何到这般田地？白敏云：如何立？先生云：立

是你立，却问我如何立！若立得住，何须把捉？吾友分明是先曾知此理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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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异端坏了。异端非佛老之谓。异乎此理，如季绎之徒，便是异端。孔门惟颜

曾传道，他未有闻。盖颜曾从里面出来，他人外面入去。今所传者，乃子夏子

张之徒外入之学。曾子所传，至孟子不复传矣。吾友却不理会根本，只理会文

字。实大声宏。若根本壮，怕不会做文字？今吾友文字自文字、学问自学问。

若此不已，岂旨两段？将百碎！问近日日用常行，觉精健否？胸中快活否？伯

敏云：近日别事不管，只理会我，亦有适意时。先生云：此便是学问根源也。

若能无懈怠，暗室屋漏亦如此，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何患不成？故云「

君子以自昭明德」，「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在致其知，致知在格物。」古之

学者为己，所以自昭明德。己之得已明，然后推其明以及天下。鼓钟于宫，声

闻于外；鹤鸣于九皋，声闻于天。在我者既尽，亦自不能掩。今之学者只用心

于枝叶，不求实处。孟子云：尽其心者知其性，知其性则知天矣。心只是一个

心。某之心，吾友之心，上玵千百载圣贤之心、下而千百载复有一圣贤，其心

亦只如此。心之体甚大。若能尽我之心，便与天同。为学只是理会此。「诚者

自成也，而道自道也。」何尝腾口说？伯敏云：如何是尽心？性、才、心、情

如何分别？先生云：如吾友此言又是枝叶。虽然，此非吾友之过，盖举世之弊

。今之学者，读书只是解字，更不求血脉。且如情性心才都只是一般物事，言

偶不同耳。伯敏云：莫是同出而异名否？先生曰：不须得说，说着便不是，将

来只是腾口说，为人不为己。若理会自家实处，他日自明。若必欲说时，则在

天者为性，在人者为心。此盖随吾友而言。其实不须如此。只是要尽去为心之

累者。如吾友适意时，即今便是。牛山之木一段，血脉只在仁义上。「以为未

尝有材焉，此岂山之性也哉？」「此哉人之情也哉」，是偶然说及，初不须分

别。所以令吾友读此者，盖欲吾友知斧斤之害其材，有以警戒其心。「日夜之

所息」，息者歇也，又曰生息。盖人之良心为斧斤所害，夜间方得休息。若夜

间得息时，则平旦好恶与常人甚相近。惟旦所昼所为，梏亡不止，到后来夜间

亦不能得息，梦寐颠倒，思虑纷乱，以致沦为禽兽。人见其如此，以为未尝有

才焉，此岂人之情也哉？只与理会实处，就心上理会。俗谚云：痴人面前不得

说梦。又曰：狮子咬人，狂狗逐块。以土打狮子，便径来咬人，若狂打狗，只

去理会土。圣贤急于教人，故以情、以、以心、以才说与人，如何泥得？若老

兄与别人说，定是说如何样是心，如何样是性、情与才。如此分明，说得好铲

地，不干我事。须是血脉骨髓理会实处始得。凡读书皆如此。

　　〔以上见卷三十五，李伯敏敏求所录，选录其中二条。〕

　　○人心只爱泊着事，教他弃事时，如鹘孙失了树，更无住处。

　　○人不肯心闲无事，居天下之广居，须要去逐外，着一事，印一说，方有

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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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得工夫实，则所说即实事，不说闲话；所指人病即实病。

　　○凡事莫如滞滞泥泥。某平生于此有长，都不去着他事，凡事累自家一毫

不得。每理会一事时，血脉骨髓都在自家手中。然我此中却似个闲闲散散，全

不理会事底人，不陷事中。

　　○「小心翼翼，昭事上帝，上帝临汝，无贰尔心。」此理塞宇宙，如何有

人杜撰得？文王敬忌，若不如此，敬忌个甚么？

　　○凡所谓不识不知，顺帝之则，晏然太平，殊无一事，然却有说。擒搦人

不下，不能立事，却要有理会处。某于显道恐不能久处此间，且令涵养大处。

如此样处未敢发。然某皆是逐事逐物考究练磨，积日累月，以至如今；不是自

会，亦不是别有一窍字，亦不是等闲理会，一理会便会。但是理会与他人别。

某从来勤理会。长兄每四更一点起时，只见某在看书，或检书，或默坐，常说

与子侄，以为勤，他人莫及。今人却言某懒，不曾去理会，好笑！

　　○某从来不尚人起炉作灶，多尚平。

　　○佛老高一世人，只是道偏，不是。

　　○我说一贯，彼亦说一贯，只是不然，天秩天叙天命天讨，皆是实理，彼

岂有此？

　　〔以上见卷三十五，包扬显道录，选录其中九条。〕

　　○阜民尝问：先生之学亦有所受乎？曰：因读【孟子】而自得之。

　　〔以上见卷三十五，詹阜民子南所录，只选录此一条。〕

　　

　　【象山年谱】于象山三十七岁年记鹅湖之会引朱亭道书云：

　　鹅湖讲道切诚当今盛事。伯恭盖虑陆与朱议论犹有异同，欲会归于一，而

定其所适从。其意甚善。伯恭盖有志于此，语自得则未也。……

　　鹅湖之会，论及教人，元晦之意欲令人泛观博览而后归之约；二陆之意欲

先发明人之本心，而后使之博览。朱以陆之教人为太简，陆以朱之教人为支离

。此颇不合。……

　　

　　【象山年谱】四十五岁下，系之云：

　　朱元晦答平甫书云：「……大抵子思以来，教人之法，尊德性，道问学两

事为用力之要。今子静所说，尊德性，而某平日所闻，却是道问学上多。所以

为彼学者，多持守可观，而看道理全不仔细。而熹自觉于义理上不乱说，却于

紧要事上多不得力。今当反身用力，去短集长，庶不堕一边耳。」先生闻之曰

：「朱元晦欲去两短，合两长，然吾以为不可。既不知尊德性，焉有所道问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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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象山年谱】四十五岁下引朱元晦来书云：

　　归来臂痛。病中绝学捐书，却觉得身心收管，似有少进处。向来泛滥，真

是不济事。恨未得款曲承教，尽布此怀也。

　　

　　【象山年谱】四十八岁下，朱元晦通书略云：

　　傅子渊去冬相见，气质刚毅，极不易得。但其偏处亦甚害事。虽尝苦口

，恐未以为然。近觉当时说得亦未的，疑其不以为然也。今想到部，必已相见

，亦尝痛与砭剂否？道理极精微，然初不在耳目闻见之外。是非黑白只在面前

。此而不察，乃欲别求玄妙于意虑之表，亦已误矣。﹙案：此虽针对傅子渊而

言，亦意指象山而言。﹚熹衰病日侵。所幸迩来日用工夫，颇觉省力、无复向

来支离之病。甚恨未得从容面论，未知异时尚复有异同否耳。

　　

　　【象山年谱】五十岁十二月十四日下，系之云：

　　闻朱元晦诗、喜。诗云：川源红绿一时新，暮雨朝晴更可人。书册埋头何

日了，不如抛却去寻春。先生闻之色喜，曰：元晦至此，有觉矣。斯可喜也。

　　

　　【语录】：

　　所谓先生之学是道德性命，形而上主。晦翁之学，是名物度数，形而下者

。学者当兼二先生之学。先生云：足下如此说晦翁，晦翁未伏。晦翁之学，自

谓一贯。但其见道不明，终不足以一贯耳。吾尝与晦翁书云：揣量模写之工

，依放假借之似，其条画足以自信，其节目足以自安。﹙案：此见辩【太极图

书】第二书﹚。此言切中晦翁之膏肓。

　　

　　【语录】：

　　     一夕步月，喟然而叹。包敏道侍，问曰：先生何叹？曰：朱元晦泰山

乔岳，可惜学不见道，枉费精神，遂自担阁，奈何！

　　

　　朱陆有关周濂溪《太极图说》辩论的书信

　　刘桂标编辑 

　　编者案：有关朱陆无极太极之辩，据历史资料所载，一共涉及陆象山兄长

梭山给朱子二书、朱子给梭山二书，以及象山给朱子三书和朱子给象山二书。

梭山的二书原文已佚，部分文字则见于《周濂溪集》卷二。另外，黄宗羲原著

、全祖望补修的《宋元学案》卷五十七梭山复斋学案及卷五十八象山学案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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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收录了朱子给梭山的二书，以及象山与朱子辩论的五封书信，这里我们

所收者便以此二部著作所录为据。七封书信内容如下：

　　梭山给朱子第一书（其书已佚，以下依《周濂溪集》卷二补上部分文字）

　　　　梭山陆九韶书云：「敬览所著《太极图说》，左扶右掖，使不失正

，用力多矣。然此图本说，自是非正，虽曲为扶掖，恐终为病根，贻憾后学。

」

　　朱子给梭山第一书

　　　　朱子《与梭山书》曰：「伏承示论太极之失，及省从前所论，却恐长

者从初便忽其言，不曾致思，只以自家所见道理为是，不知却元来未到他地位

，而便以己见轻肆抵排也。今亦不暇细论，即如《太极》篇首一句，最是长者

所深排。然殊不知不言无极，则太极同于一物，而不足为万化根本。不言太极

，则无极沦于空寂，而不能为万化根本。只此一句，便见其下语精密，微妙无

穷。而向下所说许多道理，条贯脉络，井井不乱。只今便在目前，而亘古亘今

，颠扑不破，只恐自家见得未曾如此分明直截，则其所可疑者，乃在此而不在

彼也。大抵古之圣贤，千言万语只是要人明得此理。此理既明，则不务立论

，而所言无非义理之言；不务立行，而所行无非义理之实。无有初无此理，而

姑为此言，以救时俗之弊者。不知子静相会，曾以此话子细商量否﹖近见其所

论王通续经之说，似亦未免此病也。此闲近日绝难得江西便，草草布此，却托

子静转致。但以来书半年方达推之，未知何时可到耳。如有未当，切幸痛与指

摘，剖析见教。理到之言，不得不服也。」

　　梭山给朱子第二书（其书已佚，以下依《周濂溪集》卷二补上部分文字）

　　　　梭山又书云：「『太极』二字，圣人发明道之本源，微妙中正，岂有

下同一物之理，左右之言过矣。今于上又加『无极』二字，是头上安头，过为

虚无好高之论也。」

　　朱子给梭山第二书

　　　　朱子又《与梭山书》曰：「前书示谕太极之说，反复详尽。然此恐未

必生于气习之偏，但是急迫看人文字，未及尽彼之情，而欲遽申己意，是以轻

于立论，徒为多说，而未必果当于理尔。且如太极之说，熹谓周先生之意，恐

学者错认太极别为一物，故着无极二字以明之。此是推原前贤立言之本意，所

以不厌重复，盖有深指，而来谕便谓熹以太极下同一物，是则非惟不尽周先生

之妙旨，而于熹之浅陋妄说，亦未察其情矣。又谓着无极字便有虚无好高之弊

，则未知尊兄所谓太极，是有形器之物邪﹖无形器之物邪﹖若果无形而但有理

，则无极只是无形，太极只是有理明矣，又安得为虚无而好高乎﹖熹之愚陋

，窃愿尊兄少赐反复，宽心游意，必使于其所说，如出于吾之所为者，而无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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芥之疑，然后可以发言立论，而断其可否，则其为辩也不烦，而理之所在，无

不得矣。若一以急迫之意求之，则于察理已不能精，而于彼之情又不详尽，则

徒为纷纷，而虽欲不差，不可得矣。然只在迫急，即是来谕所谓气质之弊，盖

所论之差处，虽不在此，然其所以差者，则原于此，而不可诬矣。不审尊意以

为何如﹖子静归来，必朝夕得款聚。前书所谓异论，卒不能合者，当已有定说

矣，恨不得侧听其旁，时效管窥，以求切磋之益也。」

　　象山给朱子第一书

　　　　象山与朱子曰：「往岁览尊兄与梭山家兄书，尝因南丰便人僭易致区

区。蒙复书，许以卒请，不胜幸甚。古之圣贤，惟理是视，尧、舜之圣，而询

于刍荛，曾子之易箦，盖得于执烛之童子。《蒙》九二曰：『纳妇吉。』苟当

于理，虽妇人孺子之言所不弃也。孟子曰：『尽信书，不如无书。吾于《武成

》，取二三策而已矣。』或乘理致，虽出古书，不敢尽信也。智者千虑，或有

一失，愚者千虑，或有一得，人言岂可忽哉。梭山兄谓『《太极图说》与《通

书》不类，疑非周子所为。不然，则或是其学未成时所作。不然，则或是传他

人之文，后人不辨也。盖《通书》《理性命章》言：「中焉止矣」。二气五行

，化生万物，五殊二实，二本则一，曰一曰中，即太极也，未尝于其上加无极

字。《动静章》言五行阴阳太极，亦无无极之文。假令《太极图说》，是其所

传，或其少时所作，则作《通书》时不言无极，盖已知其说之非矣。』此言殆

未可忽也。兄谓梭山急迫看人文字，未能尽彼之情，而欲遽申己意，是以轻于

立论，徒为多说，而未必果当于理。《大学》曰：『无诸己，而后非诸人。』

人无古今、智愚、贤不肖，皆言也，皆文字也。观兄与梭山之书，已不能酬斯

言矣，尚何以责梭山哉！尊兄向与梭山书云：『不言无极，则太极同于一物

，而不足为万化根本。不言太极，则无极沦于空寂，而不能为万化根本。』夫

太极者，实有是理，圣人从而发明之耳，非以空言立论，使后人簸弄于颊舌纸

笔之闲也。其为万物根本，固自素定，其足不足，能不能，岂以人言不言之故

邪？《易大传》曰：『易有太极。』圣人言有，今乃言无，何也？作《大传》

时，不言无极，太极何尝同于一物，而不足为万化根本邪？《洪范》五皇极列

在九畴之中，不言无极，太极亦何尝同于一物，而不足万化根本邪？太极固自

若也。尊兄只管言来言去，转加胡涂，此真所谓轻于立论，徒为多说，而未必

果当于理也。兄号句句而论，字字而议，有年矣，宜益工益密，立言精确，足

以悟疑辨惑，乃反疏脱如此，宜有以自反矣。后书又谓『无极即是无形，太极

即是有理。周先生恐学者错认太极别为一物，故着无极二字以明之』。《大传

》曰：『形而上者谓之道。』又曰：『一阴一阳之谓道。』一阴一阳，已是形

而上者，况太极乎！晓文义者，举知之矣。自有《大传》至今几年，未闻有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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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太极别为一物者。设有愚谬至此，奚啻不能以三隅反，何足上烦老先生特地

于太极上加无极二字以晓之乎？且极字亦不可以形字释之。盖极者，中也，言

无极，则是犹言无中也，是奚可哉！若惧学者泥于形气而申释之，则宜如《诗

》言『上天之载』，而于下赞之曰『无声无臭』可也，岂宜以无极字加于太极

之上？朱子发谓濂溪得《太极图》于穆伯长，伯长之传，出于陈希夷，其必有

考。希夷之学，老氏之学也。无极二字，出于老子《知其雄章》，吾圣人之书

所未有也。老子首章言『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而卒同之，此老氏

宗旨也。无极而太极，即是此旨。老氏学之不正，见理不明，所蔽在此。兄于

此学，用力之深，为日之久，曾此之不能辨，何也？《通书》『中焉止矣』之

言，与此昭然不类，而兄曾不之察，何也？《太极图说》以无极二字冠首，而

《通书》终篇未尝一及无极字。二程言论文字至多，亦未尝一及无极字。假令

其初实有是图，观其后来未尝一及无极字，可见其道之进，而不自以为是也。

兄今考订注释，表显尊信，如此其至，恐未得为善祖述者也。潘清逸诗文可见

矣，彼岂能知濂溪者？明道、伊川亲师承濂溪，当时名贤居潘右者亦复不少

，濂溪之志，卒属于潘，可见其子孙之不能世其学也。兄何据之笃乎？梭山兄

之言，恐未宜忽也。孟子与墨者夷之辩，则据其爱无差等之言；与许行辩，则

据其与民并耕之言；与告子辩，则据其义外与人性无分于善不善之言，未尝泛

为料度之说。兄之论辩，则异于是。如某今者所论，则皆据尊兄书中要语，不

敢增损。或稍用尊兄泛辞，以相绳纠者，亦差有证据，抑所谓『夫民今而后得

反之也』。兄书令梭山『宽心游意，反复二家之言，必使于其所说，如出于吾

之所为者，而无纤芥之疑，然后可以发言立论，而断其可否，则其为辩也不烦

，而理之所在，无不得矣』。彼方深疑其说之非，则又安能使之『如出于其所

为者，而无纤芥之疑』哉！若其『如出于吾之所为者，而无纤芥之疑』，则无

不可矣，尚何论之可立，否之可断哉！兄之此言，无乃亦少伤于急迫而未精邪

？兄又谓『一以急迫之意求之，则于察理已不能精，而于彼之情又不详尽，则

徒为纷纷，虽欲不差，不可得矣』。殆夫子自道也。向在南康，论兄所解告子

『不得于言，勿求于心』一章非是，兄令某平心观之，某尝答曰：『甲与乙辩

，方各是其说。甲则曰愿某乙平心也，乙亦曰愿某甲平心也。平心之说，恐难

明白，不若据事论理可也。』今此急迫之说，宽心游意之说，正相类耳。论事

理，不必以此等压之，然后可明也。梭山气禀宽缓，观书未尝草草，必优游讽

咏，耐久紬绎。今以急迫指之，虽他人亦未喻也。夫辨是非，别邪正，决疑似

，固贵于峻洁明白。若乃料度罗织文致之辞，愿兄无易之也。梭山兄所以不复

致辩者，盖以兄执己之意甚固，而视人之言甚忽，求胜不求益也。某则以为不

然。尊兄平日惓惓于朋友，求箴规切磨之益，盖亦甚至。独群雌孤雄，人非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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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敢以忠言进于左右，亦未有能为忠言者。言论之横出，其势然耳。向来相聚

，每以不能副兄所期为媿。比者自谓少进，方将图合并而承教。今兄为时所用

，进退殊路，合并未可期也。又蒙许其吐露，辄寓此少见区区。尊意不以为然

，幸不惮下教。正远，惟为国保爱，以需柄用，以泽天下。」

　　朱子给象山第一书

　　　　朱子答曰：「前书诲谕之悉，敢不承教。所谓『古之圣贤，惟理是视

』。『言当于理，虽妇人孺子有所不弃』。『或乖理致，虽出古书，不敢尽信

』。此论甚当，非世儒浅见所及也。但熹窃谓言不难择，而理未易明，若于理

实有所见，则于人言之是非，不翅白黑之易辨，固不待讯其人之贤否而为去取

。不幸而吾之所谓理者，或但出于一己之私见，则恐其所取舍，未足以为群言

之折衷也。况理既未明，则于人之言，恐亦未免有未尽其意者，又安可以遽绌

古书为不足信，而直任胸臆之所裁乎？来书反复其于无极太极之辩详矣。然以

熹观之，伏羲作《易》，自一画以下，文王演《易》，自《干》元以下，皆未

尝言太极也，而孔子言之。孔子赞《易》，自太极以下，未尝言无极也，而周

子言之。夫先圣后圣，岂不同条而共贯哉！若于此有以灼然实见太极之真体

，则知不言者不为少，而言之者不为多矣，何至若此之纷纷哉！今既不然，则

吾之所谓理者，恐其未足以为群言之折衷，又况于人之言有所不尽者，又非一

二而已乎！既蒙不鄙而教之，熹亦不敢不尽其愚也。且夫《大传》之太极者

，何也？即两仪、四象、八卦之理，具于三者之先，而蕴于三者之内者也。圣

人之意，正以其究竟至极，无名可名，故特谓之太极，犹曰举天下之至极，无

以加以此云尔，初不以其中而命之也。至如北极之极，屋极之极，皇极之极

，民极之极，诸儒虽有解为中者，盖以此物之极，当在此物之中，非指极字而

训之以中也。极者，至极而已。以有形者言之，则其四方八面，合辏将来，到

此筑底，更无去处。从此推出，四方八面都无向背，一切停匀，故谓之极耳。

后人以其居中而能应四外，故指其处而以中言之，非以其义为可训中也。至于

太极，则又初无形象方所之可言，但以此理至极而谓之极耳。今乃以中名之

，则是所谓理有未明而不能尽乎人言之意者，一也。《通书》《理性命章》

，其首二句言理，次三句言性，次八句言命，故其章内无此三字，而特以三字

名其章以表之，则章内之言，固已各有所属矣。盖其所谓灵、所谓一者，乃为

太极；而所谓中者，乃气禀之得中，与刚善刚恶、柔善柔恶者为五性，而属乎

五行，初未尝以是为太极也。且曰『中焉止矣』，而又下属于二气五行化生万

物之云，是亦复成何等文字义理乎！今来谕乃指其中者为太极，而属之下文

，则又理有未明而不能尽乎人言之意者，二也。若论无极二字，乃是周子灼见

道体，迥出常情，不顾旁人是非，不计自己得失，勇往直前，说出人不敢说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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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理，令后之学者，晓然见得太极之妙，不属有无，不落有方体。若于此看得

破，方见得此老真得千圣以来不传之秘，非但架屋下之屋、迭上之而已也。今

必以为未然，是又理有未明而不能尽人言之意者，三也。至于《大传》，既曰

『形而上者谓之道』矣，而又曰『一阴一阳之谓道』，此岂真以阴阳为形而上

者哉！正所以见一阴一阳虽属形器，然其所以一阴而一阳者，是乃道体之所为

也，故语道体之至极，则谓之太极，语太极之流行，则谓之道。虽有二名，初

无两体。周子所以谓之无极，正以其无方所，无形状，以为在无物之前，而未

尝不立于有物之后，以为在阴阳之外，而未尝不行乎阴阳之中，以为通贯全体

，无乎不在，则又初无声臭影响之可言也。今乃深诋无极之不然，则是直以太

极为有形状有方所矣，直以阴阳为形而上者，则又昧于道器之分矣，又于形而

上者之下，复有况太极乎之语，则是又以道上别有一物为太极矣。此又理有未

明而不能尽乎人言之意者，四也。至熹前书所谓：『不言无极，则太极同于一

物，而不足为万化根本。不言太极，则无极沦于空寂，而不能为万化根本。』

乃是推本周子之意，以为当时若不如此两下说破，则读者错认语意，必有偏见

之病。闻人说有，即谓之实有，见人说无，即谓之真无耳。自谓如此说得，周

子之意已是大煞分明。只恐知道者厌其漏泄之过甚，不谓如老兄者，乃犹以为

未稳而难晓也，请以熹书上下文意详之，岂谓太极可以人言而为加损者哉！是

又理有未明而不能尽乎人言之意者，五也。来书又谓《大传》明言『易有太极

，今乃言无，何邪』？此尤非所望于高明者。今夏因与人言《易》，其人之论

正如此。当时对之不觉失笑，遂至被劾。彼俗儒胶固，随语生解，不足深怪。

老兄平日自视为如何，而亦为此言邪？老兄且谓《大传》之所谓有，果如两仪

、四象、八卦之有定位，天地五行万物之有常形邪？周子之所谓无，是果虚空

断灭，都无生物之理邪？此又理有未明而不能尽乎人言之意者，六也。老子复

归于无极，无极乃无穷之义，如庄生入无穷之门，以游无极之野云尔，非若周

子所言之意也。今乃引之而谓周子之言，实出乎彼。此又理有未明而不能尽乎

人言之意者，七也。高明之学，超出方外，固未易以世闲言语论量，意见测度

。今且以愚见执方论之，则其未合有如前所陈者，亦欲奉报，又恐徒为纷纷

，重使世俗观笑，既而思之，若遂不言，则恐学者终无所取正。较是二者，宁

可见笑于今人，不可得罪于后世，是以终不获已而竟陈之，不识老兄以为何如

？」

　　象山给朱子第二书

　　　　象山答朱子曰：「前书条析所见，正以畴昔负兄，所期比日少进，方

图自赎耳。来书诲之谆复，不胜幸甚。愚心有所未安，义当展尽，不容但已

，亦尊兄教之之本意也。近浙闲一后生贻书见规，以为吾二人者，所习各已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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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终不能以相为，莫若置之勿论，以俟天下后世之自择。鄙哉，言乎！此辈

凡陋，沈溺俗学，悖戾如此，亦可怜也！『人能宏道，非道宏人』，此理在宇

宙闲，固不以人之明不明、行不行而加损。然人之为人，则抑有其职矣。垂象

而覆物者，天之职也；成形而载物者，地之职也；裁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

宜，以左右民者，人君之职也。孟子曰：『幼而学之，壮而欲行之。』所谓行

之者，行其所学，以格君心之非，引其群君于当道，与其君论道经邦，燮理阴

阳，使斯道达乎天下也。所谓学之者，从师亲友，读书考古，学问思辩，以明

此道也。故少而学道，壮而行道者，士君子之职也。吾人皆无常师，周旋于群

言淆乱之中，俯仰参求，虽自谓其理已明，安知非私见蔽说？若雷同相从，一

唱百和，莫知其非，此所甚可惧也。何幸而有相疑不合，在同志之闲，正宜各

尽所怀，力相切磋，期归于一是之地。大舜之所以为大者，善与人同，乐取诸

人以为善，闻一善言，见一善行，若决江、河，沛然莫之能御。吾人之志，当

何求哉，惟其是已矣。畴昔明善议拳拳，服膺而勿失，乐与天下共之者，以为

是也。今一旦以切嗟而知其非，则弃前日之所习，势当如出陷，如避荆棘，惟

新之念，若决江，河，是得所欲，而遂其志也。此岂小智之私，鄙陋之习，荣

胜耻负者所能知哉！『弗明弗措』，古有明训，敢悉布之。尊兄平日论文，甚

取曾南丰之严健。南康为别前一夕，读尊兄之文，见其得意者，必简健有力

，每切敬服，尝谓尊兄才力如此，故所取亦如此。今阅来书，但见文辞缴绕

，气象褊迫，其致辩处，类皆迁就牵合，甚费分疏，终不明白，无乃为无极所

累，反困其才邪？不然，以尊兄之高明，自视其说，亦当如白黑之易辨矣。尊

兄尝晓陈同甫云：『欲贤者百尺竿头，进取一步，将来不作三代以下人物，省

得气力，为汉、唐分疏，即使脱洒磊落。』今亦欲得尊兄进取一步，莫作孟子

以下学术，省得气力，为无极二字分疏，亦更脱洒磊落。古人质实，不尚智巧

，言论未详，事实先着，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所谓『先知觉后知，先觉

觉后觉』者，以其事实，觉其事实，故言即其事，事即其言，所谓『言顾行

，行顾言』。周道之衰，文貌日胜，事实湮于意见，典训芜于辩说，揣量模写

之工，依放假借之似，其条画足以自信，其习熟足以自安。以子贡之达，又得

夫子而师承之，尚不免此多学而识之之见，非夫子叩之，彼固晏然而无疑。先

行之训，予欲无言之训，所以觉之者屡矣，而终不悟。颜子既没，其传固在曾

子，盖可观已。尊兄之才，未知其与子贡如何？今日之病，则有深于子贡者。

尊兄诚能深知此病，则来书七条之说，当不待条析而自解矣。然相去数百里

，脱或未能自克，淹旧习，则不能无遗恨，请卒条之。来书本是主张无极二字

，而以明理为说，其要则曰『于此有以灼然实见太极之真体』。某窃谓尊兄未

曾实见太极，若实见太极，上面必不更加无极字，下面必不更着真体字。上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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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无极字，正是迭上之，下面着真体字，正是架屋下之屋。虚见之与实见，其

言固自不同也。又谓极者，『正以其究竟至极，无名可名，故特谓之太极，犹

曰举天下之至极，无以加此云尔』。就令如此，又何必更于上面加无极字也

？若谓欲言其无方所，无形状，则前书固言『宜如《诗》言「上天之载」，而

于其下赞之曰「无声无臭」可也，岂宜以无极字加之太极之上』？《系辞》言

神无方矣，岂可言无神？言《易》无体矣，岂可言无《易》？老氏以无为天地

之始，以有为万物之母，以常无观妙，以常有观窍，直将无字搭在上面，正是

老氏之学，岂可讳也？惟其所蔽在此，故其流为任术数，为无忌惮。此理乃宇

宙之所固有，岂可言无？若以为无，则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矣

！杨朱未遽无君，而孟子以为无君，墨翟未遽无父，而孟子以为无父，此其所

以为知言也。极亦此理也，中亦此理也。五居九畴之中，而曰皇极，岂非以其

中而命之乎？民受天地之中以生，而《诗》言『立我烝民，莫非尔极』，岂非

以其中而命之乎？《中庸》言：『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

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此理至矣！外此岂更复有太极哉！以

极为中，则为不明理，以极为形，乃为明理乎？字义固有一字而数义者，用字

则有专一义者，有兼数义者，而字之指归，又有虚实。虚字则但当论字义。实

字则当论所指之实。论其所指之实，则有非字义所能拘者。如元字，有始义

，有长义，有大义。《坤》五之元吉，《屯》之元亨，则是虚字，专为大义

，不可复以他义参之。如《干》元之元，则是实字，论其所指之实，则《文言

》所谓善，所谓仁，皆元也，亦岂可以字义拘之哉？极字亦如此。太极、皇极

，乃是实字，所指之实，岂容有二？充塞宇宙，无非此理，岂容以字义拘之乎

？中即至理，何尝不兼至义？《大学》、《文言》，皆言知至。所谓至者，即

此理也。语读《易》者曰，能知太极，即是知至；语读《洪范》者曰，能知皇

极，即是知至，夫岂不可？盖同指此理，则曰极，曰中，曰至，其实一也。一

极备凶，一极无凶，此两极字，乃是虚字，专为至义，却使得，极者，至极而

已，于此用而已字，方用得当。尊兄最号为精通诂训文义者，何为尚惑于此

？无乃理有未明，正以太泥而反失之乎？至如直以阴阳为形器，而不得为道

，此尤不敢闻命。《易》之为道，一阴一阳而已。先后始终，动静晦明，上下

进退，往来阖辟，盈虚消长，尊卑贵贱，表里隐显，向背顺逆，存亡得丧，出

入行藏，何适而非一阴一阳哉！奇耦相寻，变化无穷，故曰其为道也屡迁。变

动不居，周流六虚，上下无常，刚柔相易，不可为典要，唯变所适。《说卦》

曰『观变于阴阳而立卦，发挥于刚柔而生爻，和顺于道德而理于义。穷理尽性

，以至于命。』又曰：『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将以顺性命之理，是以立天

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下系》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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曰『《易》之为书也，广大悉备，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两

之，故六。六者非他也，三才而之道也。』今顾以阴阳为非道，而直谓之形器

，其孰为昧于道器之分哉。辩难有要领，言辞有旨归，为辩而失要领，观言而

迷旨归，皆不明也。前书之辩，其要领在无极二字。尊兄确意主张，曲为饰说

，既以无形释之，又谓周子恐学者错认太极，别为一物，故着无极二字以明之

。某于此见得尊兄只是强说来由，恐无是事，故前书举《大传》『一阴一阳之

谓道』，『形而上者谓之道』两句，以是粗识文义者，亦知一阴一阳，即是形

而上者，必不至错认太极别为一物，故曰『况太极乎』！此其指归，本是明白

，而兄曾不之察，乃必见诬以道上别有一物为太极。《通书》曰：『中者，和

也，中节也，天下之达道也，圣人之事也。故圣人立教，俾人自易其恶，自致

其中而止矣。』周子之言中如此，亦不轻矣。外此岂更别有道理，乃不得比虚

字乎？所举《理性命章》五句，但欲见《通书》言中言一而不言无极耳。『中

焉止矣』一句，不妨自是断章，兄必见诬以属之下文。兄之为辩，失其指归

，大率类此。『尽信书不如无书』，某实深信孟子之言。前书释此段，亦多援

据古书，独颇不信无极之说耳。兄遽坐以直绌古书为不足信，兄其深文矣哉

！《大传》、《洪范》、《毛诗》、《周礼》与《太极图说》孰古？以极为形

，而谓不得为中，以一阴一阳为器，而谓不得为道，此无乃少绌古书为不足信

，而微任胸臆之所裁乎？来书谓：『若论无极二字，乃是周子灼见道体，迥出

常情，不顾傍人是非，不计自己得失，勇往直前，说出人不敢说底道理。』又

谓：『周子所以谓之无极，正以其无方所，无形状。』诚令如此，不知人有甚

不敢道处？但以加之太极之上，则吾圣门正不肯如此道耳。夫《干》，确然示

人易矣。夫《坤》，愦然示人简矣。太极亦曷尝隐于人哉！尊兄两下说无说有

，不知漏泄得多少。如所谓太极真体不传之秘，无物之说，阴阳之外，不属有

无，不落方体，迥出常情，超出方外等语，莫是曾学禅宗，所得如此！平时既

私其说以自妙，乃教学者，则又往往秘此而多说文义，此漏泄之说所从出也。

以实论之，两头都无着实，彼此只是葛藤。末说气质不美者，乐寄此以神其奸

，不知系绊多少好气质底学者！既以病己，又以病人，殆非一言一行之过。兄

其毋以久习于此，而重自反也。区区之忠，竭尽如此，流俗无知，必谓不逊。

《书》曰：『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诸道。』谅在高明，正所乐闻。若犹有疑

，愿不惮下教。正远，惟为国自爱。」

　　朱子给象山第二书

　　　　朱子答曰：「来书云：『浙闲后生贻书见规，以为吾二人者，所习各

已成熟，终不能以相为，莫若置之勿论，以俟天下后世之自择。鄙哉，言乎

！此辈凡陋，沈溺俗学，悖戾如此，亦可怜也！』熹谓天下之理有是有非，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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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所当明辩。或者之说，诚为未当。然凡辩论者，亦须平心和气，子细消详

，反复商量，务求实是，乃有归着。如不能然，而但于聪遽急迫之中，肆支蔓

躁率之词，以逞其忿怼不平之气，则恐反不若或者之言，安静和平，宽洪悠久

，犹君子长者之遗意也。」

　　　　又曰：「来书云：『人能宏道（至）敢悉布之。』熹案：此段所说

，规模宏大，而指意精切。如曰『虽自谓其理已明，安知非私见蔽说』及引大

舜『善与人同』等语，尤为的当。熹虽至愚，敢不承教。但所谓『莫知其非』

，『归于一是』者，未知果安所决。区区于此，亦愿明者有以深察而实践其言

也。」

　　　　又曰：「来书云：『古人质实（至）请卒条之。』熹详此说，盖欲专

务事实，不尚空言，其意甚美。但今所论无极二字，熹固已谓『不言不为少

，言之不为多』矣。若以为非，则且置之，其于事实，亦未有害。而贤昆仲不

见古人指意，乃独无故于此创为浮辩，累数百言，三四往返而不能已，其为湮

芜亦已甚矣。而细考其闲，紧要节目并无酬酢，只是一味慢骂虚喝，必欲取胜

，未论颜、曾气象，只子贡恐亦不肯如此，恐未可遽以此而轻彼也。」

　　　　又曰：「来书云：『尊兄未曾（至）固自不同也。』熹亦谓老兄正为

未识太极之本，无极而有真体，故必以中训极，而又以阴阳为形而上者之道。

虚见之与实见，其言果不同也。」

　　　　又曰：「来书云：『老氏以无至讳也。』熹详老氏之言有无，以有无

为二，周子之言有无，以有无为一，正如南北水火之相反，更请子细着眼，未

可容易讥评也。」

　　　　又曰：「来书云：『此理乃（至）子矣！』更请详看熹前书曾有无理

二字否！」

　　　　又曰：「来书云：『极亦此（至）极哉！』极是名此理之至极，中是

状此理之不偏，虽然同是此理，然其名义各有攸当，虽圣贤言之，亦未尝敢有

所差互也。若皇极之极，民极之极，乃为标准之意，犹曰立于此而示于彼，使

其有所向望而取正焉耳，非以以其中而命之也。『立我烝民』，立与粒通，即

《书》所谓『烝民乃粒』。『莫匪尔极』，则尔指后稷而言，盖曰使我众人皆

得粒食，莫非尔后稷之所立者是望耳。尔字不指天地，极字亦非指所受之中。

（此义尤切白，似是急于求胜，更不暇考上下文。推此一条，其余可见。）中

者，天下之大本，乃以喜怒哀乐之未发，此理浑然无所偏倚而言。太极固无偏

倚，而为万化之本，然其得名，自为至极之极，而兼有标准之义，初不以中而

得名也。」

　　　　又曰：「来书云：『以极为中（至）理乎？』老兄自以中训极，熹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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尝以形训极也。今若此言，则是己不晓文义，而谓他人亦不晓也。请更详之。

」　

　　　　又曰：「来书云：『《太学》、《文言》，皆言知至。』熹详知至二

字虽同，而在《大学》则知为实字，至为虚字，两字上重而下轻，盖曰心之所

知，无不到耳。在《文言》则知为虚字，至为实字，两字上轻而下重，盖曰有

以知其所当至之地耳，两义既自不同，而与太极之为至极者，又皆不相似，请

更详之。（此义在诸说中亦最分明，试就此推之，当知来书未能无失，往往类

此。」）

　　　　又曰：「来书云：『直以阴阳为形器（至）道器之分哉。』若以阴阳

为形而上者，则形而下者复是何物？更请见教。若熹愚见与其所闻，则曰凡有

形有象者，皆器也；其所以为是器之理者，则道也。如是则来书所谓始终、晦

明、奇耦之属，皆阴阳所为之器，独其所以为是器之理，如目之明，耳之聪

，父之慈，子之孝，乃为道耳。如此分别，似差明白，不知尊意以为如何

？（此一条亦极分明，切望略加思索，便见愚言不为无理，而其余亦可以类推

矣。」）

　　　　又曰：「来书云：『《通书》曰（至）类此。』夫周子言中，而以和

字释之，又曰『中节，』又曰『达道』，彼非不识字者，而其言显与《中庸》

相戾，则亦必有说矣。盖此中字，是就气禀发用而言，其无过不及处耳，非直

指本体未发、无所偏倚者而言也，岂可以此而训极为中也哉？来书引经，必尽

全章，虽烦不厌，而所引《通书》，　乃独截自『中焉止矣』而下，此安得为

不误！老兄本自不信周子，正使误引通书，亦未为害，何必讳此小失，而反为

不改之过乎？」

　　　　又曰：「来书云：『《大传》（至）孰古？』夫《大传》、《洪范》

、《诗》、《礼》皆言极而已，未尝谓极为中也。先儒以此极处，常在物之中

央，而为四方之所面向而取正，故因以中释之，盖亦未为甚失。而后人遂直以

极为中，则又不识先儒之本意矣。《尔雅》乃是纂集古今诸儒训诂以成书，其

闲盖亦不能无误，不足据以为古，又况其闲但有以极训至，以殷、齐训中，初

未尝以极为中乎！」

　　　　又曰：「来书云：『又谓周子（至）道耳。』（前又云：『若谓欲言

至之上』止。）夫无极而太极，犹曰莫之为而为，莫之致而至；又如曰无为之

为，皆语势之当然，非谓别有一物也。（向见钦夫有此说，尝疑其赘，今乃正

使得着，方知钦夫之虑远也。）其意则固若曰非如皇极、民极、屋极之有方所

形象，而但有有理之至极耳。若晓此意，则于圣门有何违叛，而不肯道乎？上

天之载，是就有中说无；无极而太极，是就无中说有。若实见得，即说有说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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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先或后，都无妨碍。今必如此拘泥，琼森分别，曾为不尚空言，专务事实

，而反如此乎！」

　　　　又曰：「来书云：『夫干（至）自反也。』夫太极固未尝隐于人，然

人之识太极者，则少矣。往往只是于禅学中认得个昭昭灵灵能作用底，便谓此

是太极，而不知所谓太极，乃天地万物本然之理，亘古亘今，颠扑不破者也。

『迥出常情』等语，只是俗谈，即非禅家所能专有，不应儒者反当回避。况今

虽偶然道着，而其所见所说，即非禅家道理，非如他人阴实祖用其说，而改头

换面，阳讳其所自来也。如曰：『私其说以自妙』，而又秘之；又曰：『寄此

以神其奸』；曰『系绊多少好气质底学者』，则恐世闲自有此人可当此语。熹

虽无状，自省得与此语不相似也。」

　　　　又曰：「来书引《书》云：『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诸道。』此圣言也

，敢不承教。但以来书求之于道而未之见，但见其词意差舛，气象麤率，似与

圣贤不甚相近。是以窃自安其浅陋之习闻，而未敢轻舍故步，以追高明之独见

耳。又记顷年尝有『平心』之说，而前书见谕曰：『甲与乙辩，方各自是其说

。甲则曰愿乙平心也，乙亦曰愿甲平心也。平心之说，恐难明白，不若据事论

理可也。』此言美矣！然熹所谓平心者，非直使甲操乙之见，乙守甲之说也

，亦非谓都不论事之是非也，但欲两家姑暂置其是己非彼之意，然后可以据事

论理，而终得其是非之实。如谓治疑狱者，当公其心，非谓便可改曲者为直

，改直者为曲也，亦非谓都不问其曲直也，但不可先以己意之向背为主，然后

可以审听两造之辞，旁求参伍之验，而终得其曲直之当耳。今以麤浅之心，挟

忿怼之气，不肯暂置其是己非彼之私，而欲评义理之得失，则虽有判然如黑白

之易见者，犹恐未免于误。况其差有在于毫厘之间者，又将谁使折其衷而能不

谬也哉！」

　　　　又曰：「熹已具此，而细看其闲，亦尚有说未尽处。大抵老兄昆仲

，同立此论，而其所以立论之意不同。子美尊兄自是天资质实重厚，当时看得

此理有未尽处，不能子细推究，便立议论，因而自信太过，遂不可回。见虽有

病，意实无他。老兄却是先立一说，务要突过有若、子贡以上，更不数近世周

、程诸公，故于其言，不问是非，一例吹毛求疵，须要讨不是处。正使说得十

分无病，此意却先不好了。况其言麤率，又不能无病乎？夫子之圣，固非以多

学而得之。然观其好古敏求，实亦未尝不多学，但其中自有一以贯之处耳。若

只如此空疏杜撰，则虽有一而无可贯矣，又何足以为孔子乎！颜、曾所以独得

圣学之传，正为其博文约礼，节目俱到，亦不是只如此空疏杜撰也。子贡虽未

得承道统，然其所知，似亦不在今人之后，但未有禅学可改换耳。周、程之生

，时世虽在孟子之下，然其道则有不约而合者。反复来书，窃恐老兄于其所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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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有未解者，恐皆未可遽以颜、曾自处而轻之也。颜子以能问于不能，以多问

于寡，有若无，实若虚，犯而不校。曾子三省其身，唯恐谋之不忠，交之不信

，传之不习。其智之崇如彼，而礼之卑如此，岂有一毫自满自足强辩取胜之心

乎！来书之意，所以见教者甚至，而其末乃有『若犹有疑』，『不惮下教』之

言，熹固不敢当此。然区区鄙见，亦不敢不为老兄倾倒也。不审尊意以为如何

？如曰未然，则我日斯迈而月斯征，各尊所闻，各行所知，亦可矣！无复可望

于必同也。言及于此，悚息之深，千万幸察。」

　　　　又曰：「近见国史《濂溪传》载此图说，乃云：『自无极而为太极』

。若使濂溪本书，实有自为两字，则信如老兄所言，不敢辩矣。然因渠添此二

字，却见得本无此字之意，愈益分明，请试思之。」

　　象山给朱子第三书

　　　　象山又答朱子曰：「往岁经筵之除，士类胥庆，延跂以俟吾道之行

，乃复不究起贤之礼，使人重为慨叹。新天子即位，海内属目，然罢行升黜

，率多人情之所未喻者。群小骈肩而骋，气息怫然，谅不能不重勤长者忧国之

怀。某五月晦日，拜荆门之命，命下之日，实三月二十八日，替黄元章阙，尚

三年半，愿有以教之。首春借兵之还，伏领赐教，备承改岁动息慰沃之剧。惟

其不度，稍献愚忠，未蒙省察，反成唐突。廉抑非情，督过深矣，不胜皇恐。

向蒙尊兄促其条析，且有『无若令兄遽断来章』之戒，深以为幸。别纸所谓

：『我日斯迈而月斯征，各尊所闻，各行所知，亦可矣！无复望其必同也。』

不谓尊兄遽作此语，甚非所望。『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食焉。过也，人皆见

之；及其更也，人皆仰之』。通人之过，虽微箴药，久当自悟，谅尊兄今必涣

然于此矣。愿依末光，以卒余教。」

　　－完－

　　

　　陆象山文选 

　　

　　卷一，与胡季随书云：

　　【王文公祀记】乃是断百余年未了底大公案，自谓圣人复起，不易吾言。

余于未尝学问。妄肆指议，此无足多怪。同志之士犹或未能尽察，此良可慨叹

！足下独谓使荆公复生，亦将无以自解。精诚如此，吾道之幸。

　　

　　全卷】卷一，与邵叔谊书：

　　……此天之所以予我者非由外铄我也。思则得之，得此者也。先立乎其大

者，立此者也。积善者，积此者也。集义者，集此者也。知德者，知此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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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德者，进此者也。同此之谓同德，异此之谓异端。心逸日休，心劳日拙，德

伪之辨也。岂惟辩诸其身？人之贤否，书之正伪，举将不逃于此矣。自「有诸

己」至于「大而化之」，其宽裕温柔足以有容，发强刚毅足以有执，其庄中正

足以有敬，文理密察足以有别，增加驯致，水渐木升，固月异而岁不同。然由

蒙糱之生，而至于枝叶扶疏，由源泉混混，而至于放乎四海，岂二物哉？【中

庸】曰：「诚者物之终始，不诚无物。」又曰：「其为物不二」。此之谓也。

学问固无穷已，然端绪得失，则当早辨；是非向背，可以立决。颜子之好学

，夫子实亟称之，而未见其止，盖惜之于既亡。其后曾子亦无疑于夫子之道

，然且谓为鲁，在柴愚师辟之间，素所蓄积又安敢望颜子哉？曾之于颜，颜之

于夫子，固自有次第，然而「江汉以濯之，秋阳以暴之」，虽夫子不能逃于曾

子矣。岂唯曾子哉？君子之道，夫妇之愚不肖可以与之能行。唐周之时，康衢

击壤之民，中林施　之夫，亦帝尧文王所不能逃也。故孟子曰：「人皆可以为

尧舜」。病其自暴自弃，则为之发四端曰：「人之有是而自谓不能者，自贼者

也；谓其君不能者，贼其君者也。」夫子曰：「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

」此谓之初也。钧是人也，己私安有不可克者？顾不能自知其非，则不知自克

耳。

　　王泽之竭，利欲日炽。先觉不作，民心横奔。浮文异端转相荧惑，往圣话

言涂为藩师。而为机变之巧者，又复魑魅豗蜴其间。耻非其耻，而耻心亡矣。

今谓之学问思辨，而于此不能深切着明，依凭空言，傅着意见，曾疣益赘，助

胜崇私，重其狷忿，长其负恃，蒙蔽至理，扞格至言，自以为是没世不复，此

其为罪浮于自暴自弃之人矣。此人之过，其初甚小，其后乃大。人之救之，其

初则易，其后则难，亦其势然也。

　　「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于其端绪知之不至，悉

精毕力求多于末，沟浍皆盈，涸可立待。要之其终，本末俱失。夫子曰：「知

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后世耻一物不能尽知也。稷之不能审于八

音，夔之不能详于五种，可以理揆。夫子之圣，自以少贱而多能，然稼不如老

农，圃不如老圃。虽其老于论道，亦曰学而不厌，启助之益需于后学。伏羲之

时未有尧之文章，唐、虞之时未有成周之礼乐。非伏羲之智不如尧，而尧、舜

之智不如周公，古之圣贤更续缉熙之际尚可考也。学未知至，自用其私者，乃

至于乱原委之伦，颠萌蘗之序，穷年卒岁靡所底丽，犹焦焦然思以易天下，岂

不谬哉？

　　

　　卷一，与曾宅之书：

　　………记录人言语极难。非心通意解，往往多不得其实。前辈多戒门人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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妄录其语言，为其不能通解，乃自以己意听之，必失其实也。……

　　且如存诚持敬，二语自不同，岂可合说？「存诚」字于古有考，「持敬」

字乃后来杜撰。【易】曰：「闲邪存其诚」。孟子曰：「存其心」。某旧亦尝

以「存」名斋。孟子曰：「庶民去之，君子存之」。又曰：「其为人也寡欲

，虽有不存焉者寡矣。其为人也多欲，虽有存焉者寡矣。」只「存」一字自可

使人明得此理。此理本天所以与我，非由外铄。明得此理，即是主宰。真能为

主，则外物不能移，邪说不能惑。所病于吾友者，正谓此梓不明，内无所主。

一向萦绊于浮论虚说，终日只依藉外说以为主，天之所与我者反为客。主客倒

置，迷而不反，惑而不解。坦然明白之理，可使妇人童子听之而喻，勤学之士

反为之迷惑。自为支离之说以自萦缠，穷年卒岁靡所底丽，岂不重可怜哉？使

生在治古盛时，蒙被先圣王之泽，必无此病。惟其生于后世，学绝道丧，异端

邪说充塞弥满，遂此有志之士罹此患害，乃与世间凡庸恣情纵欲之人均其陷溺

，此岂非以学术杀天下哉？

　　后世言【易】者，以为【易】道至幽至深，学者不敢轻言。然圣人赞【易

】，则曰：「干以易知，坤以简能。易则易知，简则易从。易知则有亲，易从

则有功。有亲则可久，有功则可大？可久则可贤人之德，可大则贤人之业。易

简而天下之理得矣。」孟子曰：「夫道若大路然，岂难知哉？」夫子曰：「仁

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又曰：「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又曰

：「未之思也，夫何远之有？」孟子曰：「道在迩而求诸远，事在易而求诸难

。」又曰：「尧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徐行后长者谓之弟，疾行先长者谓之

不弟。夫徐行者，岂人所不能哉？不为耳。」又曰：「人能充无欲害人之心

，而仁不可胜用也。人能充无穿箭之心，而义不可胜用也。」又曰：「人之有

是四端而自谓不能者，自贼者也。谓其君者也。」又曰：「吾身不能居仁由义

，谓之自弃。」古圣贤之言大抵若合符节。盖心一心也，理一理也。至当归一

，精义无二。此心此理不容有二。故夫子曰：「吾道一以贯之」。孟子曰：「

夫道一而已矣」。又曰：「道二，仁与不仁而已矣。」如是则为仁，反是则为

不仁。仁即此心也，此理也。「求则得之」，得此理也。「先知」者，知此理

也。「见孺子将入井而有怵惕恻隐之心」者，此理也。可羞之事则羞之，可恶

之事则恶之者，此理也。是知其为是，非知其为非，此理也。宜辞而辞，宜逊

而逊者，此理也。敬此理也，义易此理也。内此理也。外易此理也。故曰：「

直方大，不习　不利。」孟子曰：「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所不学而能者

，其良能也。」「此天之所与我者。」「我固有之，非由外铄也。」故曰：「

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乐莫大焉。」此吾之本心也。所谓安宅、正路者

，此也；所谓广居、正位、大道者，此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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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书「荡而无归」之说大谬。今足下终日依靠人言语，又未有定论，如在

逆旅，乃所谓无所归。今使足复其本心，居安宅，由正路，立正位，行大道

，乃反为无所归，足下之不智亦甚矣。今己私未克之人，如在陷阱，如在荆棘

，如在泥涂，如在囹圄械系之中，见先知先觉其言广大高明，与己不类，反疑

惑恐一旦如此，则无所归，不亦鄙乎？不亦谬哉？不知此乃是广居、正位、大

道。欲得所归，何以易此？欲有所主，何以易此？今拘挛旧习，不肯舍弃，乃

狃其狭而惧于广。，狭其懈而惧于正，狃其小而惧于大，尚得为智乎？夫子曰

：「汝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古之所谓小人儒者，亦不过依据末节细行以

自律，未知如今人有如许浮论虚说，谬悠无根之甚，夫子犹以门人之戒，又况

如今日谬悠无根，而可安乎？

　　吾友能弃去谬习，复其本心，使此一阳为主于内，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

是，无终日之间而违于是，此乃所谓有事焉，乃所谓勿忘，乃所谓敬；果能不

替不息，乃是积善，乃是积义，乃是善然浩然之气；真能如此，则不愧古人

，其引用经语，乃是圣人先得我心之同然，则不为侮圣矣。今终日营营，如无

根之木，无源之水，有采摘汲引之劳，而盈涸荣枯无常，岂所谓「源泉混混

，不舍昼夜，盈科而后进」者哉？终日簸弄经语以自傅益，真所谓侮圣言者矣

。

　　

　　卷一，与胡季随书：

　　…………学者之难得，所从来久矣。道不远人，人自远之耳。人心不能无

蒙蔽。蒙蔽之未彻，则日以陷溺。诸子百家往往以圣贤自期，仁义道德自命

，然其所以卒于皇极而不能自拔者，盖蒙蔽而不自觉，陷溺而不自知耳。

　　颜子之贤，夫子之所屡叹；气质之美固绝人甚远。子贡非能知颜子者，然

亦自知非俦偶。【论语】之所载「颜渊喟然」之叹，当在问仁之前；「为邦」

之问，当在问仁之后；「请事斯语」之时，乃其知之始至，善之始明时也。

　　以颜子之贤，虽其知之未至，善之未明，亦必不至有声色货利之累，忿狠

纵肆之失。夫子答其问仁，乃有「克己复礼」之说。所谓己私者，非必如常人

所见之过恶而后为己私也。己之未克，虽自命以仁义道德，自期以可至圣贤之

地者，皆其私也。颜子之所以异乎众人者，为其不安于此，极钻仰之力而不能

自己，故卒能践克既复礼之言，而知遂以至，善遂以明也。

　　若子贡之明达，固居游、夏之右；见礼知政，闻乐知德之识，绝凡民远矣

；从夫子游如彼其久，尊信夫子之道如彼其至。夫子既没，其传乃不在子贡

，顾在曾子，私见之锢人，难于自知如此。曾子得之以鲁，子贡失之以达。天

德己见消长之验莫着于此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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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问之初，切磋之次，必有自疑之兆，必有自克之实。此古人物格知至之

功也。己实未能自克，而不以自疑，方凭之以决是非，定可否，纵其标末如子

贡之屡中、适重夫子之忧耳。况又未能也？

　　物则所在，非达天德，未易轻言也。「所恶于智者，为其凿也。如智者若

禹之行水也，则无恶于智矣。禹之行水也，行其所无事也。如智者亦行其所无

事，则智亦大矣。」宰我、子贡、有若、智足以知圣人。三子之智，盖其英爽

足以有所精别，异乎陈子禽、叔孙武叔之流耳。若责之以大智，望之以真知圣

人，非其任也。颜子「请事斯语」之后，真知圣人矣。曾子虽未及颜子，若其

真知圣人则与颜子同。学未知止，则其知必不能至。知之未至，圣贤地位未易

轻言也。何时合并以究此理？

　　

　　卷一，与侄孙浚书：

　　…………由孟子而来，千有五百余年之间，以儒名者甚众，而荀、扬、王

、韩独着，专场盖代，天下归之，非止朋游党与之私也。若曰传尧、舜之道

，续孔、孟之统，则不容以形似假借，天下万世之公亦终不可厚诬也。至于近

时，伊、洛诸贤，研道益深，讲道益详；志向之专，践行之笃乃汉唐所无有

，其所植立成就可谓盛矣。然「江汉以濯之，秋阳以暴之」，未见其如曾子之

能信其「皜皜」；「肫肫其仁，渊渊其渊」，未见其如子思之能达其「浩浩」

；「正人心，息邪说，讵诐行，放淫辞」，未见其如孟子之长于知言，而有以

「承三圣」也。

　　故道之不明，天下虽有美材厚德，而不能以自成自达，困于闻见之支离

，穷年卒岁而无所至止。若其气质之不美，志念之不正，而假窃传会，蠹食蛆

长于经传文字之间者，何可胜道。方今熟烂败坏，如齐威、秦皇之尸，诚有大

学之志者，敢不少自强乎？于此有志，于此有勇，于此有立，然后能克己复礼

，逊志时敏，真地中有山谦也。不然，则凡为谦逊者，亦徒为假窃缘饰，而其

实崇私务胜而已。比有一辈，沉吟坚忍以师心，婉孪夸毗以媚世，朝四暮三以

悦众狙，尤可恶也，不为此等所眩，则自求多福，何远之有？道非难知，亦非

难行，患人无志耳。及其有志，又患无真实师友，反相眩惑，则为可惜耳。凡

今所以为汝言者为此耳。蔽解惑去，此心此理，我固有之。所谓「万物皆备于

我」，昔之圣贤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故曰：周公岂欺我哉？

　　

　　卷十，与路彦彬书：

　　…………穷不自揆，区区之学，自谓孟子之后，至是而始一明也。……

　　〔案：此书不长，只此一句重要，故特录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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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卷十一，与李宰书：

　　来教谓「容心立异，不若平心任理」。其说固美矣。然「容心」二字不经

见，其原出于【庄子】：「平者水停之盛也，其可以为法也，内保之而外荡也

。」其说虽托之孔子，实非夫子之言也。彼固自谓寓言十九。其书道夫子言行

者，往往以致其靳侮之意，不然则借尊其师，不然则因以达其说，皆非实事。

后人据之者陋矣。又韩昌黎与李翊论为书有曰：「平心而察之」。自韩文盛行

后，学士大夫言语文章间用「平心」字寖多。究极其理，二说皆非至言。

　　「吾何容心」之说即「无心」之说也，故「无心」二字亦不经见。人非木

石，安得「无心」？心于五官最尊大。【洪范】曰：「思曰睿作圣。」孟子曰

：「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又曰：「存，岂无人义之心哉

？」又曰：「至于心，独无所同然乎？」又曰：「君子之所以异于人者以其存

心也。」又曰：「非独贤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贤者能勿丧耳。」又曰：「

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去之」者，去此心也

，故曰：「此之谓失其本心」。「存之」者，存其心也，故曰：「大人者不失

其赤子之心。」四端者，即此心也。「天之所以与我者」，即此心也。人皆有

是心，心皆具是理，心极理也。故曰：「理义之悦我心，犹刍豢之悦我口。」

所贵乎学者，为其欲穷此理，尽此心也。有所蒙蔽，有所移夺，有所陷溺，则

此心为之不灵，此理为之不明。是谓不得其正，其见乃邪见，其说乃邪说。一

溺于此，不由讲学，无自而复。故心当论邪正，不可无也。以为吾无心，此说

邪说矣。若愚不肖之不及，固未得其正，贤者智者之过失亦未得其正。溺于声

色货利，狃于谲诈奸宄。牿于末节细行，流于高论浮说，其智愚贤不肖固有间

矣。若是心之未得其正，蔽于其私，而使此道之不明不行，则其为病一也。

　　周道之衰，文貌日胜。良心正理日就芜没。其为吾道害者，岂声色货利而

已哉？杨、墨皆当世之英，人所称贤。孟子之所排斥拒绝者，其为力劳于斥仪

、衍辈多矣。所自许以承三圣者，盖在杨、墨，而不在衍、仪也。故正理在人

心，乃所谓固有。易而易知，而后可言也。此心未正，此理未明，而曰明心

，不知所平者何心也？【大学】言「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

知，致知在格物。」物果已格，则知自至。所知既至，则意自诚。意诚则心自

正。必然之势，非强致也。孟子曰：「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说，讵诐行，放淫

辞，以承三圣者。」当是时，天下之言者不归杨、则归墨，杨朱墨翟之言盈天

下。自孟子出后，天下方指杨、墨为异端。然孟子既没，其道不传。天下之俊

信者，抑尊信其名耳，不知其实也。指杨、墨为异端者，亦指其名耳，不知其

实也。往往口辟杨、墨，而身为其道者众矣。自周衰，此道不行；孟子没，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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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不明。今天下之士皆溺于科举之习。观其言，往往称道【诗】、【书】、【

论】、【孟】，综其实，特借以为科举之文耳。谁实为真知其道者？口诵孔、

孟之言，身蹈杨、墨之行者，盖其高者也。其下则往往为杨、墨之罪人，尚可

言哉？孟子没，此道不传，斯言不可忽也。

　　………

　　卷十五，与陶赞仲书云：

　　【荆公祠堂记】，与元晦三书，并往，可精观熟读。此数文皆明道之文

，非止一时辩论之文也。元晦书偶无本在此，要亦不必看。若看，亦无理会处

。吾文条析甚明；所举晦翁书辞皆写其全文，不增损一字。看晦翁书但见胡涂

，没理会。观吾书，坦然明白。无所明之理乃天下之正理，实理，常理，公理

，所谓「本诸身，征诸庶民，考诸三王而不谬，建诸天地而不悖，质诸鬼神而

无疑，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者也。学者正要穷此理，明此理。今之言穷理者

，皆凡庸之人，不遇真实师友，妄以异端邪说更相欺诳——非独欺人诳人，亦

自欺自诳，谓之谬妄，谓之蒙闇，何理之明，合理之穷哉？……古人所谓异端

者，不专指佛老。异端二字出【论语】，是孔子之言。孔子之时，中国不闻有

佛。虽有老氏，其说为炽，孔子亦不曾辟老氏。异端岂专指老氏哉？天下正理

不容有二。若明此理，天地不能异此，鬼神不能异此，千古圣贤不能异此。若

不明此理，私有端绪，即是异端，何止佛老哉？近世言穷理者，亦不到佛老地

位？若借佛老为说，亦是妄说；其言辟佛老者亦是妄说。……

　　

　　象山与朱子再辩【太极图说】书云：

　　尊兄尝晓陈同甫云：「欲贤者百尺竿头进取一步，将来不作三代以下人物

，省得气力为汉唐分疏，极为脱洒磊落。」今亦欲得尊兄进取一步，莫作孟子

以下学术，省得力气为「无极」二字分疏，亦更脱洒磊落。古人质实，不尚智

巧。言论未详，事实先着。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所谓先知觉后知，先觉

觉后觉者，以其事实觉其事实，故言即其事，事即其言，所谓言顾行，行顾言

。周道之衰，文貌日胜。事实凐于意见，典训芜于辩说。揣量模写之工，一放

假借之似，其条画足以自信。其习熟足以自安。以子贡之达，又得夫子而师训

，「子欲无言」之训，所以觉之者屡矣，而终不悟。颜子既没，其传固在曾子

，盖可观已。尊兄之才，未知其与子贡如何。今日之病，则有深于子贡者。尊

兄诚能深知此病，则来书七条之说当不待条析而自解矣。

　　

　　卷十九，【武陵县学记】：

　　彝伦在人维天所命，良知之端形于爱敬。扩而充之，圣哲之所以为圣哲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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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知者，知此而已；先觉者，觉此而已。气有所蒙，物有所蔽，势有所迁

，习有所移，往而不返，迷而不解，于是为愚为不肖，彝伦于是而斁，天命于

是而悖，此君师之所以作，政事之所以立。是故先王之时，风教之流行典型之

昭著，无非所以宠绥四方，左右斯民，使之若有常性，克安其道者也。刺故乡

举里选，月书季考，三年而大比，以兴贤能，盖所以陶成髦俊，今与共斯政

，同斯事也。

　　学校庠序之间，所谓切磋讲明者，何以舍是而他求哉？所谓「格物致知」

者，格此物，致此知也，故能「明明德于天下」。【易】之「穷理」，穷此理

也，故能「尽性至命」。孟子之「尽心」，尽此心也，故能「知性知天」。学

者诚知所先后，则如木有根，如水有源，增加驯致，月异而岁不同，谁得而御

之？若迷其端绪，易物之本末，谬事之始终，杂施而不逊，是谓异端，是谓邪

说，非以致明，祇以累明，非以去蔽，祇以为蔽。

　　后世之士有志于古，不肯甘心流俗，然而苦心劳身，穷年卒岁，不为之日

休，而为之日拙者，非学之罪也。学绝道丧，不遇先觉，迷其端绪，操末为本

，其所从事者，非古人之学也。古人之学，其时习必悦，其朋来必乐，其理易

知，其事易从，不贰于异说，不牵于私欲，造次于是，颠沛于是，则其久大可

必。孟子曰：「原泉混混，不舍昼夜，盈科而后进，放乎四海。」此古人之学

也。

　　………

　　卷十九，【敬斋记】：

　　古之人自其身达之家国天下而无愧焉者茄本心而已。

　　………

　　人之所以异于禽兽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是心或几乎泯，吾为惧矣

。天地鬼神不可诬也，愚夫愚妇不可欺也。是心或几乎泯，吾为惧矣。黄钟大

吕施宣于内，能生之物莫不萌芽。奏以大簇，助以夹钟，则虽瓦石所压，重屋

所蔽，犹将必逢。是心之存，茍得其养，势岂能遏之哉？

　　………

　　其闻文诸父兄师友，道未有外乎其心者。自可欲之善，至于大而化之之圣

，圣而不可知之神，皆吾心也。心之所为犹之能生之物得黄钟大吕之气能养之

至于必达，使瓦石有所不能压，重屋有所不能蔽，则自有诸己，至于大而化之

者，敬其本也。……

　　虽然，不可以不知其害也。是心之稂莠萌于交物之初。有滋而无芟，根固

于怠忽，末蔓于驰骛。深蒙密覆，良苗为之不殖。实著者易拔，形潜者难察

，从事于敬者尤不可不致其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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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卷二十，【格矫斋说】：

　　格、至也，与穷字究义同义，皆研磨考索以求其至耳。学者孰不曰我将求

至理？顾未知其所知果至与否耳。所当辨、所当察者此也。﹙下释矫字，略。

﹚

　　

　　卷二十一，【学说】：

　　古者十五入大学。【大学】曰：「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

善。」此言大学指归。「欲明明德于天下」，是入大学标的。格物致知是下手

处。【中庸】言「博学、审问、谨思、明辨」是格物之方。读书、亲师友是学

。思则在己，问与辨皆须在人。﹙案若辨是明辨，而非辩论，则辨亦在己。

﹚自古圣人亦因往哲之言，师友之言，乃能有进。况非圣人，岂有自任私智而

能进学者？

　　

　　语录选录：

　　○道外无事，事外无道。先生常言之。

　　○道在宇宙间，何尝有病？千古圣贤只去人病，如何增损德道？

　　○道理只是眼前道理。虽见到圣人田地，亦只是眼前道理。

　　○【论语】中多有无头柄的说话。如「智及之，仁不能守之」之类，不知

所及所守者何事；如「学而时习之」，不知时习者何事。非学有本领，未易读

也。茍学有本领，则智之所及者及「此」也，仁之所守者守「此」也，「时习

之」习「此」也，悦者悦「此」，乐者乐「此」。如高屋之上见瓴水矣。学茍

知本，六经皆我脚注。

　　○近来学者言「扩而充之」，须于四端上逐一充，焉以此理？孟子当来只

是发出人有是四端，以明人性之善，不可自暴自弃。茍此心之存，则此理自明

。当恻隐处自恻隐，当羞恶，当辞逊，是非在前自能辨之。又云：当宽裕温吽

自宽裕温柔，当发强刚毅自发强刚毅，所谓溥博渊泉而时出之。

　　○天下之理无穷。若以吾平生所经历者言之，真所谓伐南山之竹，不足以

受我辞。然其会归总在此。

　　○夫子以仁发明斯道，其言无罅缝。孟子十字打开，更无隐遁，盖时不同

也。

　　○此道与溺于利欲之人言犹易，与溺于意见之人言却难。

　　○傅子渊自此归其家，陈正己问之曰：陆先生教人何先？对曰：正己复礼

。问曰：何辨？对曰：义理之辨。若子渊之对，可谓切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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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居象山，多告学者云：汝耳自聪，目自明，事父自能孝，事兄自能弟

，本无欠缺，不必他求，在自立而已。

　　○千虚不博一实。吾平生学问无他，只是一实。

　　○释氏立教本欲脱离生死，惟主于成其私耳，此其病根也。且如世界如此

，忽然生一个谓之禅，已自是无风起浪，平地起土堆了。

　　○或问先生之学当来自处入，曰：不过切己自反，改过迁善。

　　○人品在宇宙间迥然不同。诸处方哓哓然谈学问时，吾在此多与后生说人

品。

　　○朱元晦曾作书与学者云：「陆子静专以尊德性诲人，故游其门者多践履

之士，然于道问学处欠了。某教人岂不是道学问处多了，故游某之门者践履多

不及之。」观此，则是元晦欲去两短，合两长，然吾以为不考。既不知尊德性

，焉有所谓道问学？

　　○吾之学问与诸处异者，只是在我全无杜撰。虽千言万语，只是觉得他底

在我不曾添一些。近有议吾者云：除了「先立乎其大者」一句全无伎俩。吾闻

曰：诚然。

　　○后世言学问者须要立个门户。此理所在，安有门户可立？学者又要各护

门户，此尤鄙陋。

　　○今之论学者只务添人底，自家是减他底，此所以不同。

　　○宇宙不曾限隔人，人自限隔宇宙。

　　○「江汉以濯之，秋阳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尚已。」此数语自曾子胸中流

出。

　　○千古圣贤若同堂合席，必无尽合之理。然此心此理万世一揆也。

　　○一学者自晦翁处来，其拜跪语言颇怪；每日出斋，此学者必有陈论，应

之亦无他语。至四日，此学者所言已罄，力请诲语。答曰：吾亦未暇详论，然

此间大纲有一个规模说与人：今世人浅之为声色臭味，进之为富贵利达，又进

之为文章技艺，又有一般人都不理会，却谈学问，吾总以一言断之曰胜心。此

学者默然。后数日，其举动语言颇复常。

　　○先生云：后世言道理者，终是粘牙嚼舌。吾之言道，坦然明白，全无粘

牙嚼舌处，五所以易知易行。或问：先生如此谈道，恐人将意见来会，不及释

子谈禅，使人无所措其意见。先生云：吾虽如此谈道，然凡有虚见虚说，皆来

这里使不得，所谓德行恒易以知险，恒简以知阻也。今之谈禅者，虽为艰难之

说，其实反可寄托其意见。吾于百众人前，开口见胆。

　　○或有讥先生之教人专欲管归一路者，先生曰：吾亦只有此一路。

　　○吾于践履未能纯一，然纔自警策，便与天地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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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士人上诗云：「手抉浮翳开东明」。先生颇取其语，因云：吾与学者

言，真所谓取日虞渊，洗光咸池。

　　〔以上见卷三十四，傅子云季鲁编录，选录其中二十六条。〕

　　○或谓先生之学是道德性命，形而上者，晦翁之学是名物度数，形而下者

，学者当兼二先生之学。先生云：足下如此说晦翁，晦翁未伏。晦翁之学自谓

一贯。但其见道不，终不足以一贯耳。吾尝与晦翁书云：「揣量模写之工，依

放假借之似，其条画足以自信，其节目足以自妄。」﹙案此见辩【太极图说】

书﹚。此言切中晦翁之膏肓。

　　○先生言万物森然于方寸之间，满心而发，充塞宇宙无非此理。孟子就四

端上指示人，岂是人心只有者四端而已？又说「乍见孺子入井，皆有怵惕恻隐

之心」一端指示人，又得此心昭然。但能充此心足矣。乃诵：「诚者自成也

，而道自道也，诚者物之终始，云云；」「天地之道可一言而尽也。」

　　○临川一学者初见，问曰：每日如何观书？学者曰：守规矩。欢然问曰

：如何守规矩？学者曰：伊川易传，胡氏春秋，上蔡论语，范式唐鉴。忽呵之

曰：陋说。良久复问曰：何者为规？又顷，问曰：何者为矩？学者但唯唯。次

日复来，方对学者诵：「干知大始，坤做成物。干以易知，坤以简能。」一章

毕，乃言曰：干文言云「大哉干元」，坤文言云「至哉坤元」。圣人赞易，却

只是个简易字道了。遍目学者曰：又却不是道难知也。又曰：「道再迩而求诸

远，事在易而求诸难。」顾学者曰：这方唤作规矩。公昨日来道甚规矩？

　　〔以上见卷三十四，严松松年所录，选录其中三条。〕

　　○伯敏问云：以今年较之去年，殊无寸进。先生云：如何要长进？若当为

者，有时而不能为，不当为者有时乎为之，这个却是不长进。不恁地理会，泛

然求长进，不过欲以己先人，此是胜心。伯敏曰：无个下手处。先生云：「古

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

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

知。致知在格物。」格物是下手处。伯敏云：如何样格物？先生云：研究物理

。伯敏云：天下万物不胜其繁，如何尽研究得？先生云：万物皆备于我。只要

明理。然理不解自明，须是隆师亲友。伯敏云：此问赖有季绎时相勉励。先生

云：季绎与显道一般，所至皆勉励人，但无根者多。其意似欲私立门户，其学

为外不为己。世之人所以攻道学者，亦未可全责他。盖自家骄其声色，立门户

与之为敌，哓哓胜口，实有所未孚、自然起人不平之心。某平日未尝为流俗所

攻，攻者却是读语录精义者。程士南最攻道学。人或语之以某，程云：道学如

陆某，无可攻者。又如学中诸公，义均骨肉。盖某初无胜心，日用常行自有使

他一个敬信处。某旧日，伊洛文字不曾看，近日方看，见其间多有不是。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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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平易处不理会，有可以起人羡慕者则着力研究。古先圣人何尝有起人羡

慕者？只此道不行，见有奇特处，便生羡慕。自周末文弊，便有此风。如唐虞

之时，人人如此，又何羡慕？所以庄周云：臧与谷共牧羊，而俱亡其羊。问臧

奚事？曰：博塞以游。问谷奚事？曰：挟策读书。其为亡羊一也。某读书只看

古注。圣人之言自明白。且如「弟子入则孝，出则弟」。是分明说与你入便孝

，出便弟，何须得传注？学者疲精神于此，是以檐子越重。到某这里，只是与

他减檐，只此便是格物。……

　　○问伯敏曰：……吾友之志要如何？伯敏云：所望成人。目今未尝敢废防

闲。先生云：如何样防闲？伯敏云：为其所当为。先生云：虽圣人不过如是。

但吾友近来精神都死却，无向来亹亹之意，不是懈怠，便是被异说坏了。夫人

学问当有日新之功，死却便不是。邵尧夫诗云：「当锻炼时分劲挺，到磨砻处

发光耀。」磨砻锻炼，方得此理明。如川之增，如木之茂，自然日进无已。今

吾友死守定，如何会为所当为？博学，审问，谨思，明辨，笃行，博学在先

，力行在后。吾友学未博，焉知所行者是当为？是不当为？防闲，古人亦有之

。但他底防闲与吾友别。吾友是硬把捉。告子硬把捉，直到不动心处，岂非难

事？只是依旧不是。某平日与兄说话，从天而下，从肝肺中流出，是自家有底

物事，何尝硬把捉？吾兄中间亦云有快活时，如今何故如此？伯敏云：固有适

意时，亦知自家固有根本元不待把捉，只是不能久。防闲稍宽，便为物欲所害

。先生云：此则罪在不常久上，却如何硬把捉？种种费力便是有时得意，亦是

偶然。伯敏云：却常思量不把捉，无下手处。先生云：何不早问？只此一事是

当为不当为。当为底一件大事不肯做，更说甚底？某平日与老兄说底话，想都

忘了。伯敏云：先生常语以求放心，立志，皆历历可记。先生云：如今正是放

其心而不知求也。若果能立，如何到这般田地？白敏云：如何立？先生云：立

是你立，却问我如何立！若立得住，何须把捉？吾友分明是先曾知此理来，后

更异端坏了。异端非佛老之谓。异乎此理，如季绎之徒，便是异端。孔门惟颜

曾传道，他未有闻。盖颜曾从里面出来，他人外面入去。今所传者，乃子夏子

张之徒外入之学。曾子所传，至孟子不复传矣。吾友却不理会根本，只理会文

字。实大声宏。若根本壮，怕不会做文字？今吾友文字自文字、学问自学问。

若此不已，岂旨两段？将百碎！问近日日用常行，觉精健否？胸中快活否？伯

敏云：近日别事不管，只理会我，亦有适意时。先生云：此便是学问根源也。

若能无懈怠，暗室屋漏亦如此，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何患不成？故云「

君子以自昭明德」，「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在致其知，致知在格物。」古之

学者为己，所以自昭明德。己之得已明，然后推其明以及天下。鼓钟于宫，声

闻于外；鹤鸣于九皋，声闻于天。在我者既尽，亦自不能掩。今之学者只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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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枝叶，不求实处。孟子云：尽其心者知其性，知其性则知天矣。心只是一个

心。某之心，吾友之心，上玵千百载圣贤之心、下而千百载复有一圣贤，其心

亦只如此。心之体甚大。若能尽我之心，便与天同。为学只是理会此。「诚者

自成也，而道自道也。」何尝腾口说？伯敏云：如何是尽心？性、才、心、情

如何分别？先生云：如吾友此言又是枝叶。虽然，此非吾友之过，盖举世之弊

。今之学者，读书只是解字，更不求血脉。且如情性心才都只是一般物事，言

偶不同耳。伯敏云：莫是同出而异名否？先生曰：不须得说，说着便不是，将

来只是腾口说，为人不为己。若理会自家实处，他日自明。若必欲说时，则在

天者为性，在人者为心。此盖随吾友而言。其实不须如此。只是要尽去为心之

累者。如吾友适意时，即今便是。牛山之木一段，血脉只在仁义上。「以为未

尝有材焉，此岂山之性也哉？」「此哉人之情也哉」，是偶然说及，初不须分

别。所以令吾友读此者，盖欲吾友知斧斤之害其材，有以警戒其心。「日夜之

所息」，息者歇也，又曰生息。盖人之良心为斧斤所害，夜间方得休息。若夜

间得息时，则平旦好恶与常人甚相近。惟旦所昼所为，梏亡不止，到后来夜间

亦不能得息，梦寐颠倒，思虑纷乱，以致沦为禽兽。人见其如此，以为未尝有

才焉，此岂人之情也哉？只与理会实处，就心上理会。俗谚云：痴人面前不得

说梦。又曰：狮子咬人，狂狗逐块。以土打狮子，便径来咬人，若狂打狗，只

去理会土。圣贤急于教人，故以情、以、以心、以才说与人，如何泥得？若老

兄与别人说，定是说如何样是心，如何样是性、情与才。如此分明，说得好铲

地，不干我事。须是血脉骨髓理会实处始得。凡读书皆如此。

　　〔以上见卷三十五，李伯敏敏求所录，选录其中二条。〕

　　○人心只爱泊着事，教他弃事时，如鹘孙失了树，更无住处。

　　○人不肯心闲无事，居天下之广居，须要去逐外，着一事，印一说，方有

精神。

　　○做得工夫实，则所说即实事，不说闲话；所指人病即实病。

　　○凡事莫如滞滞泥泥。某平生于此有长，都不去着他事，凡事累自家一毫

不得。每理会一事时，血脉骨髓都在自家手中。然我此中却似个闲闲散散，全

不理会事底人，不陷事中。

　　○「小心翼翼，昭事上帝，上帝临汝，无贰尔心。」此理塞宇宙，如何有

人杜撰得？文王敬忌，若不如此，敬忌个甚么？

　　○凡所谓不识不知，顺帝之则，晏然太平，殊无一事，然却有说。擒搦人

不下，不能立事，却要有理会处。某于显道恐不能久处此间，且令涵养大处。

如此样处未敢发。然某皆是逐事逐物考究练磨，积日累月，以至如今；不是自

会，亦不是别有一窍字，亦不是等闲理会，一理会便会。但是理会与他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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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从来勤理会。长兄每四更一点起时，只见某在看书，或检书，或默坐，常说

与子侄，以为勤，他人莫及。今人却言某懒，不曾去理会，好笑！

　　○某从来不尚人起炉作灶，多尚平。

　　○佛老高一世人，只是道偏，不是。

　　○我说一贯，彼亦说一贯，只是不然，天秩天叙天命天讨，皆是实理，彼

岂有此？

　　〔以上见卷三十五，包扬显道录，选录其中九条。〕

　　○阜民尝问：先生之学亦有所受乎？曰：因读【孟子】而自得之。

　　〔以上见卷三十五，詹阜民子南所录，只选录此一条。〕

　　

　　【象山年谱】于象山三十七岁年记鹅湖之会引朱亭道书云：

　　鹅湖讲道切诚当今盛事。伯恭盖虑陆与朱议论犹有异同，欲会归于一，而

定其所适从。其意甚善。伯恭盖有志于此，语自得则未也。……

　　鹅湖之会，论及教人，元晦之意欲令人泛观博览而后归之约；二陆之意欲

先发明人之本心，而后使之博览。朱以陆之教人为太简，陆以朱之教人为支离

。此颇不合。……

　　

　　【象山年谱】四十五岁下，系之云：

　　朱元晦答平甫书云：「……大抵子思以来，教人之法，尊德性，道问学两

事为用力之要。今子静所说，尊德性，而某平日所闻，却是道问学上多。所以

为彼学者，多持守可观，而看道理全不仔细。而熹自觉于义理上不乱说，却于

紧要事上多不得力。今当反身用力，去短集长，庶不堕一边耳。」先生闻之曰

：「朱元晦欲去两短，合两长，然吾以为不可。既不知尊德性，焉有所道问学

？」

　　

　　【象山年谱】四十五岁下引朱元晦来书云：

　　归来臂痛。病中绝学捐书，却觉得身心收管，似有少进处。向来泛滥，真

是不济事。恨未得款曲承教，尽布此怀也。

　　

　　【象山年谱】四十八岁下，朱元晦通书略云：

　　傅子渊去冬相见，气质刚毅，极不易得。但其偏处亦甚害事。虽尝苦口

，恐未以为然。近觉当时说得亦未的，疑其不以为然也。今想到部，必已相见

，亦尝痛与砭剂否？道理极精微，然初不在耳目闻见之外。是非黑白只在面前

。此而不察，乃欲别求玄妙于意虑之表，亦已误矣。﹙案：此虽针对傅子渊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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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亦意指象山而言。﹚熹衰病日侵。所幸迩来日用工夫，颇觉省力、无复向

来支离之病。甚恨未得从容面论，未知异时尚复有异同否耳。

　　

　　【象山年谱】五十岁十二月十四日下，系之云：

　　闻朱元晦诗、喜。诗云：川源红绿一时新，暮雨朝晴更可人。书册埋头何

日了，不如抛却去寻春。先生闻之色喜，曰：元晦至此，有觉矣。斯可喜也。

　　

　　【语录】：

　　所谓先生之学是道德性命，形而上主。晦翁之学，是名物度数，形而下者

。学者当兼二先生之学。先生云：足下如此说晦翁，晦翁未伏。晦翁之学，自

谓一贯。但其见道不明，终不足以一贯耳。吾尝与晦翁书云：揣量模写之工

，依放假借之似，其条画足以自信，其节目足以自安。﹙案：此见辩【太极图

书】第二书﹚。此言切中晦翁之膏肓。

　　

　　【语录】：

　　     一夕步月，喟然而叹。包敏道侍，问曰：先生何叹？曰：朱元晦泰山

乔岳，可惜学不见道，枉费精神，遂自担阁，奈何！

　　

　　朱陆有关周濂溪《太极图说》辩论的书信

　　刘桂标编辑 

　　编者案：有关朱陆无极太极之辩，据历史资料所载，一共涉及陆象山兄长

梭山给朱子二书、朱子给梭山二书，以及象山给朱子三书和朱子给象山二书。

梭山的二书原文已佚，部分文字则见于《周濂溪集》卷二。另外，黄宗羲原著

、全祖望补修的《宋元学案》卷五十七梭山复斋学案及卷五十八象山学案中

，全文收录了朱子给梭山的二书，以及象山与朱子辩论的五封书信，这里我们

所收者便以此二部著作所录为据。七封书信内容如下：

　　梭山给朱子第一书（其书已佚，以下依《周濂溪集》卷二补上部分文字）

　　　　梭山陆九韶书云：「敬览所着《太极图说》，左扶右掖，使不失正

，用力多矣。然此图本说，自是非正，虽曲为扶掖，恐终为病根，贻憾后学。

」

　　朱子给梭山第一书

　　　　朱子《与梭山书》曰：「伏承示论太极之失，及省从前所论，却恐长

者从初便忽其言，不曾致思，只以自家所见道理为是，不知却元来未到他地位

，而便以己见轻肆抵排也。今亦不暇细论，即如《太极》篇首一句，最是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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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深排。然殊不知不言无极，则太极同于一物，而不足为万化根本。不言太极

，则无极沦于空寂，而不能为万化根本。只此一句，便见其下语精密，微妙无

穷。而向下所说许多道理，条贯脉络，井井不乱。只今便在目前，而亘古亘今

，颠扑不破，只恐自家见得未曾如此分明直截，则其所可疑者，乃在此而不在

彼也。大抵古之圣贤，千言万语只是要人明得此理。此理既明，则不务立论

，而所言无非义理之言；不务立行，而所行无非义理之实。无有初无此理，而

姑为此言，以救时俗之弊者。不知子静相会，曾以此话子细商量否﹖近见其所

论王通续经之说，似亦未免此病也。此闲近日绝难得江西便，草草布此，却托

子静转致。但以来书半年方达推之，未知何时可到耳。如有未当，切幸痛与指

摘，剖析见教。理到之言，不得不服也。」

　　梭山给朱子第二书（其书已佚，以下依《周濂溪集》卷二补上部分文字）

　　　　梭山又书云：「『太极』二字，圣人发明道之本源，微妙中正，岂有

下同一物之理，左右之言过矣。今于上又加『无极』二字，是头上安头，过为

虚无好高之论也。」

　　朱子给梭山第二书

　　　　朱子又《与梭山书》曰：「前书示谕太极之说，反复详尽。然此恐未

必生于气习之偏，但是急迫看人文字，未及尽彼之情，而欲遽申己意，是以轻

于立论，徒为多说，而未必果当于理尔。且如太极之说，熹谓周先生之意，恐

学者错认太极别为一物，故着无极二字以明之。此是推原前贤立言之本意，所

以不厌重复，盖有深指，而来谕便谓熹以太极下同一物，是则非惟不尽周先生

之妙旨，而于熹之浅陋妄说，亦未察其情矣。又谓着无极字便有虚无好高之弊

，则未知尊兄所谓太极，是有形器之物邪﹖无形器之物邪﹖若果无形而但有理

，则无极只是无形，太极只是有理明矣，又安得为虚无而好高乎﹖熹之愚陋

，窃愿尊兄少赐反复，宽心游意，必使于其所说，如出于吾之所为者，而无纤

芥之疑，然后可以发言立论，而断其可否，则其为辩也不烦，而理之所在，无

不得矣。若一以急迫之意求之，则于察理已不能精，而于彼之情又不详尽，则

徒为纷纷，而虽欲不差，不可得矣。然只在迫急，即是来谕所谓气质之弊，盖

所论之差处，虽不在此，然其所以差者，则原于此，而不可诬矣。不审尊意以

为何如﹖子静归来，必朝夕得款聚。前书所谓异论，卒不能合者，当已有定说

矣，恨不得侧听其旁，时效管窥，以求切磋之益也。」

　　象山给朱子第一书

　　　　象山与朱子曰：「往岁览尊兄与梭山家兄书，尝因南丰便人僭易致区

区。蒙复书，许以卒请，不胜幸甚。古之圣贤，惟理是视，尧、舜之圣，而询

于刍荛，曾子之易箦，盖得于执烛之童子。《蒙》九二曰：『纳妇吉。』苟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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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理，虽妇人孺子之言所不弃也。孟子曰：『尽信书，不如无书。吾于《武成

》，取二三策而已矣。』或乘理致，虽出古书，不敢尽信也。智者千虑，或有

一失，愚者千虑，或有一得，人言岂可忽哉。梭山兄谓『《太极图说》与《通

书》不类，疑非周子所为。不然，则或是其学未成时所作。不然，则或是传他

人之文，后人不辨也。盖《通书》《理性命章》言：「中焉止矣」。二气五行

，化生万物，五殊二实，二本则一，曰一曰中，即太极也，未尝于其上加无极

字。《动静章》言五行阴阳太极，亦无无极之文。假令《太极图说》，是其所

传，或其少时所作，则作《通书》时不言无极，盖已知其说之非矣。』此言殆

未可忽也。兄谓梭山急迫看人文字，未能尽彼之情，而欲遽申己意，是以轻于

立论，徒为多说，而未必果当于理。《大学》曰：『无诸己，而后非诸人。』

人无古今、智愚、贤不肖，皆言也，皆文字也。观兄与梭山之书，已不能酬斯

言矣，尚何以责梭山哉！尊兄向与梭山书云：『不言无极，则太极同于一物

，而不足为万化根本。不言太极，则无极沦于空寂，而不能为万化根本。』夫

太极者，实有是理，圣人从而发明之耳，非以空言立论，使后人簸弄于颊舌纸

笔之闲也。其为万物根本，固自素定，其足不足，能不能，岂以人言不言之故

邪？《易大传》曰：『易有太极。』圣人言有，今乃言无，何也？作《大传》

时，不言无极，太极何尝同于一物，而不足为万化根本邪？《洪范》五皇极列

在九畴之中，不言无极，太极亦何尝同于一物，而不足万化根本邪？太极固自

若也。尊兄只管言来言去，转加胡涂，此真所谓轻于立论，徒为多说，而未必

果当于理也。兄号句句而论，字字而议，有年矣，宜益工益密，立言精确，足

以悟疑辨惑，乃反疏脱如此，宜有以自反矣。后书又谓『无极即是无形，太极

即是有理。周先生恐学者错认太极别为一物，故着无极二字以明之』。《大传

》曰：『形而上者谓之道。』又曰：『一阴一阳之谓道。』一阴一阳，已是形

而上者，况太极乎！晓文义者，举知之矣。自有《大传》至今几年，未闻有错

认太极别为一物者。设有愚谬至此，奚啻不能以三隅反，何足上烦老先生特地

于太极上加无极二字以晓之乎？且极字亦不可以形字释之。盖极者，中也，言

无极，则是犹言无中也，是奚可哉！若惧学者泥于形气而申释之，则宜如《诗

》言『上天之载』，而于下赞之曰『无声无臭』可也，岂宜以无极字加于太极

之上？朱子发谓濂溪得《太极图》于穆伯长，伯长之传，出于陈希夷，其必有

考。希夷之学，老氏之学也。无极二字，出于老子《知其雄章》，吾圣人之书

所未有也。老子首章言『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而卒同之，此老氏

宗旨也。无极而太极，即是此旨。老氏学之不正，见理不明，所蔽在此。兄于

此学，用力之深，为日之久，曾此之不能辨，何也？《通书》『中焉止矣』之

言，与此昭然不类，而兄曾不之察，何也？《太极图说》以无极二字冠首，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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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书》终篇未尝一及无极字。二程言论文字至多，亦未尝一及无极字。假令

其初实有是图，观其后来未尝一及无极字，可见其道之进，而不自以为是也。

兄今考订注释，表显尊信，如此其至，恐未得为善祖述者也。潘清逸诗文可见

矣，彼岂能知濂溪者？明道、伊川亲师承濂溪，当时名贤居潘右者亦复不少

，濂溪之志，卒属于潘，可见其子孙之不能世其学也。兄何据之笃乎？梭山兄

之言，恐未宜忽也。孟子与墨者夷之辩，则据其爱无差等之言；与许行辩，则

据其与民并耕之言；与告子辩，则据其义外与人性无分于善不善之言，未尝泛

为料度之说。兄之论辩，则异于是。如某今者所论，则皆据尊兄书中要语，不

敢增损。或稍用尊兄泛辞，以相绳纠者，亦差有证据，抑所谓『夫民今而后得

反之也』。兄书令梭山『宽心游意，反复二家之言，必使于其所说，如出于吾

之所为者，而无纤芥之疑，然后可以发言立论，而断其可否，则其为辩也不烦

，而理之所在，无不得矣』。彼方深疑其说之非，则又安能使之『如出于其所

为者，而无纤芥之疑』哉！若其『如出于吾之所为者，而无纤芥之疑』，则无

不可矣，尚何论之可立，否之可断哉！兄之此言，无乃亦少伤于急迫而未精邪

？兄又谓『一以急迫之意求之，则于察理已不能精，而于彼之情又不详尽，则

徒为纷纷，虽欲不差，不可得矣』。殆夫子自道也。向在南康，论兄所解告子

『不得于言，勿求于心』一章非是，兄令某平心观之，某尝答曰：『甲与乙辩

，方各是其说。甲则曰愿某乙平心也，乙亦曰愿某甲平心也。平心之说，恐难

明白，不若据事论理可也。』今此急迫之说，宽心游意之说，正相类耳。论事

理，不必以此等压之，然后可明也。梭山气禀宽缓，观书未尝草草，必优游讽

咏，耐久紬绎。今以急迫指之，虽他人亦未喻也。夫辨是非，别邪正，决疑似

，固贵于峻洁明白。若乃料度罗织文致之辞，愿兄无易之也。梭山兄所以不复

致辩者，盖以兄执己之意甚固，而视人之言甚忽，求胜不求益也。某则以为不

然。尊兄平日惓惓于朋友，求箴规切磨之益，盖亦甚至。独群雌孤雄，人非惟

不敢以忠言进于左右，亦未有能为忠言者。言论之横出，其势然耳。向来相聚

，每以不能副兄所期为媿。比者自谓少进，方将图合并而承教。今兄为时所用

，进退殊路，合并未可期也。又蒙许其吐露，辄寓此少见区区。尊意不以为然

，幸不惮下教。正远，惟为国保爱，以需柄用，以泽天下。」

　　朱子给象山第一书

　　　　朱子答曰：「前书诲谕之悉，敢不承教。所谓『古之圣贤，惟理是视

』。『言当于理，虽妇人孺子有所不弃』。『或乖理致，虽出古书，不敢尽信

』。此论甚当，非世儒浅见所及也。但熹窃谓言不难择，而理未易明，若于理

实有所见，则于人言之是非，不翅白黑之易辨，固不待讯其人之贤否而为去取

。不幸而吾之所谓理者，或但出于一己之私见，则恐其所取舍，未足以为群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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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折衷也。况理既未明，则于人之言，恐亦未免有未尽其意者，又安可以遽绌

古书为不足信，而直任胸臆之所裁乎？来书反复其于无极太极之辩详矣。然以

熹观之，伏羲作《易》，自一画以下，文王演《易》，自《干》元以下，皆未

尝言太极也，而孔子言之。孔子赞《易》，自太极以下，未尝言无极也，而周

子言之。夫先圣后圣，岂不同条而共贯哉！若于此有以灼然实见太极之真体

，则知不言者不为少，而言之者不为多矣，何至若此之纷纷哉！今既不然，则

吾之所谓理者，恐其未足以为群言之折衷，又况于人之言有所不尽者，又非一

二而已乎！既蒙不鄙而教之，熹亦不敢不尽其愚也。且夫《大传》之太极者

，何也？即两仪、四象、八卦之理，具于三者之先，而蕴于三者之内者也。圣

人之意，正以其究竟至极，无名可名，故特谓之太极，犹曰举天下之至极，无

以加以此云尔，初不以其中而命之也。至如北极之极，屋极之极，皇极之极

，民极之极，诸儒虽有解为中者，盖以此物之极，当在此物之中，非指极字而

训之以中也。极者，至极而已。以有形者言之，则其四方八面，合辏将来，到

此筑底，更无去处。从此推出，四方八面都无向背，一切停匀，故谓之极耳。

后人以其居中而能应四外，故指其处而以中言之，非以其义为可训中也。至于

太极，则又初无形象方所之可言，但以此理至极而谓之极耳。今乃以中名之

，则是所谓理有未明而不能尽乎人言之意者，一也。《通书》《理性命章》

，其首二句言理，次三句言性，次八句言命，故其章内无此三字，而特以三字

名其章以表之，则章内之言，固已各有所属矣。盖其所谓灵、所谓一者，乃为

太极；而所谓中者，乃气禀之得中，与刚善刚恶、柔善柔恶者为五性，而属乎

五行，初未尝以是为太极也。且曰『中焉止矣』，而又下属于二气五行化生万

物之云，是亦复成何等文字义理乎！今来谕乃指其中者为太极，而属之下文

，则又理有未明而不能尽乎人言之意者，二也。若论无极二字，乃是周子灼见

道体，迥出常情，不顾旁人是非，不计自己得失，勇往直前，说出人不敢说底

道理，令后之学者，晓然见得太极之妙，不属有无，不落有方体。若于此看得

破，方见得此老真得千圣以来不传之秘，非但架屋下之屋、叠上之而已也。今

必以为未然，是又理有未明而不能尽人言之意者，三也。至于《大传》，既曰

『形而上者谓之道』矣，而又曰『一阴一阳之谓道』，此岂真以阴阳为形而上

者哉！正所以见一阴一阳虽属形器，然其所以一阴而一阳者，是乃道体之所为

也，故语道体之至极，则谓之太极，语太极之流行，则谓之道。虽有二名，初

无两体。周子所以谓之无极，正以其无方所，无形状，以为在无物之前，而未

尝不立于有物之后，以为在阴阳之外，而未尝不行乎阴阳之中，以为通贯全体

，无乎不在，则又初无声臭影响之可言也。今乃深诋无极之不然，则是直以太

极为有形状有方所矣，直以阴阳为形而上者，则又昧于道器之分矣，又于形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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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者之下，复有况太极乎之语，则是又以道上别有一物为太极矣。此又理有未

明而不能尽乎人言之意者，四也。至熹前书所谓：『不言无极，则太极同于一

物，而不足为万化根本。不言太极，则无极沦于空寂，而不能为万化根本。』

乃是推本周子之意，以为当时若不如此两下说破，则读者错认语意，必有偏见

之病。闻人说有，即谓之实有，见人说无，即谓之真无耳。自谓如此说得，周

子之意已是大煞分明。只恐知道者厌其漏泄之过甚，不谓如老兄者，乃犹以为

未稳而难晓也，请以熹书上下文意详之，岂谓太极可以人言而为加损者哉！是

又理有未明而不能尽乎人言之意者，五也。来书又谓《大传》明言『易有太极

，今乃言无，何邪』？此尤非所望于高明者。今夏因与人言《易》，其人之论

正如此。当时对之不觉失笑，遂至被劾。彼俗儒胶固，随语生解，不足深怪。

老兄平日自视为如何，而亦为此言邪？老兄且谓《大传》之所谓有，果如两仪

、四象、八卦之有定位，天地五行万物之有常形邪？周子之所谓无，是果虚空

断灭，都无生物之理邪？此又理有未明而不能尽乎人言之意者，六也。老子复

归于无极，无极乃无穷之义，如庄生入无穷之门，以游无极之野云尔，非若周

子所言之意也。今乃引之而谓周子之言，实出乎彼。此又理有未明而不能尽乎

人言之意者，七也。高明之学，超出方外，固未易以世闲言语论量，意见测度

。今且以愚见执方论之，则其未合有如前所陈者，亦欲奉报，又恐徒为纷纷

，重使世俗观笑，既而思之，若遂不言，则恐学者终无所取正。较是二者，宁

可见笑于今人，不可得罪于后世，是以终不获已而竟陈之，不识老兄以为何如

？」

　　象山给朱子第二书

　　　　象山答朱子曰：「前书条析所见，正以畴昔负兄，所期比日少进，方

图自赎耳。来书诲之谆复，不胜幸甚。愚心有所未安，义当展尽，不容但已

，亦尊兄教之之本意也。近浙闲一后生贻书见规，以为吾二人者，所习各已成

熟，终不能以相为，莫若置之勿论，以俟天下后世之自择。鄙哉，言乎！此辈

凡陋，沉溺俗学，悖戾如此，亦可怜也！『人能宏道，非道宏人』，此理在宇

宙闲，固不以人之明不明、行不行而加损。然人之为人，则抑有其职矣。垂象

而覆物者，天之职也；成形而载物者，地之职也；裁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

宜，以左右民者，人君之职也。孟子曰：『幼而学之，壮而欲行之。』所谓行

之者，行其所学，以格君心之非，引其群君于当道，与其君论道经邦，燮理阴

阳，使斯道达乎天下也。所谓学之者，从师亲友，读书考古，学问思辩，以明

此道也。故少而学道，壮而行道者，士君子之职也。吾人皆无常师，周旋于群

言淆乱之中，俯仰参求，虽自谓其理已明，安知非私见蔽说？若雷同相从，一

唱百和，莫知其非，此所甚可惧也。何幸而有相疑不合，在同志之闲，正宜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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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所怀，力相切磋，期归于一是之地。大舜之所以为大者，善与人同，乐取诸

人以为善，闻一善言，见一善行，若决江、河，沛然莫之能御。吾人之志，当

何求哉，惟其是已矣。畴昔明善议拳拳，服膺而勿失，乐与天下共之者，以为

是也。今一旦以切嗟而知其非，则弃前日之所习，势当如出陷，如避荆棘，惟

新之念，若决江，河，是得所欲，而遂其志也。此岂小智之私，鄙陋之习，荣

胜耻负者所能知哉！『弗明弗措』，古有明训，敢悉布之。尊兄平日论文，甚

取曾南丰之严健。南康为别前一夕，读尊兄之文，见其得意者，必简健有力

，每切敬服，尝谓尊兄才力如此，故所取亦如此。今阅来书，但见文辞缴绕

，气象褊迫，其致辩处，类皆迁就牵合，甚费分疏，终不明白，无乃为无极所

累，反困其才邪？不然，以尊兄之高明，自视其说，亦当如白黑之易辨矣。尊

兄尝晓陈同甫云：『欲贤者百尺竿头，进取一步，将来不作三代以下人物，省

得气力，为汉、唐分疏，即使脱洒磊落。』今亦欲得尊兄进取一步，莫作孟子

以下学术，省得气力，为无极二字分疏，亦更脱洒磊落。古人质实，不尚智巧

，言论未详，事实先着，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所谓『先知觉后知，先觉

觉后觉』者，以其事实，觉其事实，故言即其事，事即其言，所谓『言顾行

，行顾言』。周道之衰，文貌日胜，事实湮于意见，典训芜于辩说，揣量模写

之工，依放假借之似，其条画足以自信，其习熟足以自安。以子贡之达，又得

夫子而师承之，尚不免此多学而识之之见，非夫子叩之，彼固晏然而无疑。先

行之训，予欲无言之训，所以觉之者屡矣，而终不悟。颜子既没，其传固在曾

子，盖可观已。尊兄之才，未知其与子贡如何？今日之病，则有深于子贡者。

尊兄诚能深知此病，则来书七条之说，当不待条析而自解矣。然相去数百里

，脱或未能自克，淹旧习，则不能无遗恨，请卒条之。来书本是主张无极二字

，而以明理为说，其要则曰『于此有以灼然实见太极之真体』。某窃谓尊兄未

曾实见太极，若实见太极，上面必不更加无极字，下面必不更着真体字。上面

加无极字，正是叠上之，下面着真体字，正是架屋下之屋。虚见之与实见，其

言固自不同也。又谓极者，『正以其究竟至极，无名可名，故特谓之太极，犹

曰举天下之至极，无以加此云尔』。就令如此，又何必更于上面加无极字也

？若谓欲言其无方所，无形状，则前书固言『宜如《诗》言「上天之载」，而

于其下赞之曰「无声无臭」可也，岂宜以无极字加之太极之上』？《系辞》言

神无方矣，岂可言无神？言《易》无体矣，岂可言无《易》？老氏以无为天地

之始，以有为万物之母，以常无观妙，以常有观窍，直将无字搭在上面，正是

老氏之学，岂可讳也？惟其所蔽在此，故其流为任术数，为无忌惮。此理乃宇

宙之所固有，岂可言无？若以为无，则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矣

！杨朱未遽无君，而孟子以为无君，墨翟未遽无父，而孟子以为无父，此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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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为知言也。极亦此理也，中亦此理也。五居九畴之中，而曰皇极，岂非以其

中而命之乎？民受天地之中以生，而《诗》言『立我烝民，莫非尔极』，岂非

以其中而命之乎？《中庸》言：『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

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此理至矣！外此岂更复有太极哉！以

极为中，则为不明理，以极为形，乃为明理乎？字义固有一字而数义者，用字

则有专一义者，有兼数义者，而字之指归，又有虚实。虚字则但当论字义。实

字则当论所指之实。论其所指之实，则有非字义所能拘者。如元字，有始义

，有长义，有大义。《坤》五之元吉，《屯》之元亨，则是虚字，专为大义

，不可复以他义参之。如《干》元之元，则是实字，论其所指之实，则《文言

》所谓善，所谓仁，皆元也，亦岂可以字义拘之哉？极字亦如此。太极、皇极

，乃是实字，所指之实，岂容有二？充塞宇宙，无非此理，岂容以字义拘之乎

？中即至理，何尝不兼至义？《大学》、《文言》，皆言知至。所谓至者，即

此理也。语读《易》者曰，能知太极，即是知至；语读《洪范》者曰，能知皇

极，即是知至，夫岂不可？盖同指此理，则曰极，曰中，曰至，其实一也。一

极备凶，一极无凶，此两极字，乃是虚字，专为至义，却使得，极者，至极而

已，于此用而已字，方用得当。尊兄最号为精通诂训文义者，何为尚惑于此

？无乃理有未明，正以太泥而反失之乎？至如直以阴阳为形器，而不得为道

，此尤不敢闻命。《易》之为道，一阴一阳而已。先后始终，动静晦明，上下

进退，往来阖辟，盈虚消长，尊卑贵贱，表里隐显，向背顺逆，存亡得丧，出

入行藏，何适而非一阴一阳哉！奇耦相寻，变化无穷，故曰其为道也屡迁。变

动不居，周流六虚，上下无常，刚柔相易，不可为典要，唯变所适。《说卦》

曰『观变于阴阳而立卦，发挥于刚柔而生爻，和顺于道德而理于义。穷理尽性

，以至于命。』又曰：『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将以顺性命之理，是以立天

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下系》亦

曰『《易》之为书也，广大悉备，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两

之，故六。六者非他也，三才而之道也。』今顾以阴阳为非道，而直谓之形器

，其孰为昧于道器之分哉。辩难有要领，言辞有旨归，为辩而失要领，观言而

迷旨归，皆不明也。前书之辩，其要领在无极二字。尊兄确意主张，曲为饰说

，既以无形释之，又谓周子恐学者错认太极，别为一物，故着无极二字以明之

。某于此见得尊兄只是强说来由，恐无是事，故前书举《大传》『一阴一阳之

谓道』，『形而上者谓之道』两句，以是粗识文义者，亦知一阴一阳，即是形

而上者，必不至错认太极别为一物，故曰『况太极乎』！此其指归，本是明白

，而兄曾不之察，乃必见诬以道上别有一物为太极。《通书》曰：『中者，和

也，中节也，天下之达道也，圣人之事也。故圣人立教，俾人自易其恶，自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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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而止矣。』周子之言中如此，亦不轻矣。外此岂更别有道理，乃不得比虚

字乎？所举《理性命章》五句，但欲见《通书》言中言一而不言无极耳。『中

焉止矣』一句，不妨自是断章，兄必见诬以属之下文。兄之为辩，失其指归

，大率类此。『尽信书不如无书』，某实深信孟子之言。前书释此段，亦多援

据古书，独颇不信无极之说耳。兄遽坐以直绌古书为不足信，兄其深文矣哉

！《大传》、《洪范》、《毛诗》、《周礼》与《太极图说》孰古？以极为形

，而谓不得为中，以一阴一阳为器，而谓不得为道，此无乃少绌古书为不足信

，而微任胸臆之所裁乎？来书谓：『若论无极二字，乃是周子灼见道体，迥出

常情，不顾傍人是非，不计自己得失，勇往直前，说出人不敢说底道理。』又

谓：『周子所以谓之无极，正以其无方所，无形状。』诚令如此，不知人有甚

不敢道处？但以加之太极之上，则吾圣门正不肯如此道耳。夫《干》，确然示

人易矣。夫《坤》，愦然示人简矣。太极亦曷尝隐于人哉！尊兄两下说无说有

，不知漏泄得多少。如所谓太极真体不传之秘，无物之说，阴阳之外，不属有

无，不落方体，迥出常情，超出方外等语，莫是曾学禅宗，所得如此！平时既

私其说以自妙，乃教学者，则又往往秘此而多说文义，此漏泄之说所从出也。

以实论之，两头都无着实，彼此只是葛藤。末说气质不美者，乐寄此以神其奸

，不知系绊多少好气质底学者！既以病己，又以病人，殆非一言一行之过。兄

其毋以久习于此，而重自反也。区区之忠，竭尽如此，流俗无知，必谓不逊。

《书》曰：『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诸道。』谅在高明，正所乐闻。若犹有疑

，愿不惮下教。正远，惟为国自爱。」

　　朱子给象山第二书

　　　　朱子答曰：「来书云：『浙闲后生贻书见规，以为吾二人者，所习各

已成熟，终不能以相为，莫若置之勿论，以俟天下后世之自择。鄙哉，言乎

！此辈凡陋，沉溺俗学，悖戾如此，亦可怜也！』熹谓天下之理有是有非，正

学者所当明辩。或者之说，诚为未当。然凡辩论者，亦须平心和气，子细消详

，反复商量，务求实是，乃有归着。如不能然，而但于聪遽急迫之中，肆支蔓

躁率之词，以逞其忿怼不平之气，则恐反不若或者之言，安静和平，宽洪悠久

，犹君子长者之遗意也。」

　　　　又曰：「来书云：『人能宏道（至）敢悉布之。』熹案：此段所说

，规模宏大，而指意精切。如曰『虽自谓其理已明，安知非私见蔽说』及引大

舜『善与人同』等语，尤为的当。熹虽至愚，敢不承教。但所谓『莫知其非』

，『归于一是』者，未知果安所决。区区于此，亦愿明者有以深察而实践其言

也。」

　　　　又曰：「来书云：『古人质实（至）请卒条之。』熹详此说，盖欲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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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事实，不尚空言，其意甚美。但今所论无极二字，熹固已谓『不言不为少

，言之不为多』矣。若以为非，则且置之，其于事实，亦未有害。而贤昆仲不

见古人指意，乃独无故于此创为浮辩，累数百言，三四往返而不能已，其为湮

芜亦已甚矣。而细考其闲，紧要节目并无酬酢，只是一味慢骂虚喝，必欲取胜

，未论颜、曾气象，只子贡恐亦不肯如此，恐未可遽以此而轻彼也。」

　　　　又曰：「来书云：『尊兄未曾（至）固自不同也。』熹亦谓老兄正为

未识太极之本，无极而有真体，故必以中训极，而又以阴阳为形而上者之道。

虚见之与实见，其言果不同也。」

　　　　又曰：「来书云：『老氏以无至讳也。』熹详老氏之言有无，以有无

为二，周子之言有无，以有无为一，正如南北水火之相反，更请子细着眼，未

可容易讥评也。」

　　　　又曰：「来书云：『此理乃（至）子矣！』更请详看熹前书曾有无理

二字否！」

　　　　又曰：「来书云：『极亦此（至）极哉！』极是名此理之至极，中是

状此理之不偏，虽然同是此理，然其名义各有攸当，虽圣贤言之，亦未尝敢有

所差互也。若皇极之极，民极之极，乃为标准之意，犹曰立于此而示于彼，使

其有所向望而取正焉耳，非以以其中而命之也。『立我烝民』，立与粒通，即

《书》所谓『烝民乃粒』。『莫匪尔极』，则尔指后稷而言，盖曰使我众人皆

得粒食，莫非尔后稷之所立者是望耳。尔字不指天地，极字亦非指所受之中。

（此义尤切白，似是急于求胜，更不暇考上下文。推此一条，其余可见。）中

者，天下之大本，乃以喜怒哀乐之未发，此理浑然无所偏倚而言。太极固无偏

倚，而为万化之本，然其得名，自为至极之极，而兼有标准之义，初不以中而

得名也。」

　　　　又曰：「来书云：『以极为中（至）理乎？』老兄自以中训极，熹未

尝以形训极也。今若此言，则是己不晓文义，而谓他人亦不晓也。请更详之。

」　

　　　　又曰：「来书云：『《太学》、《文言》，皆言知至。』熹详知至二

字虽同，而在《大学》则知为实字，至为虚字，两字上重而下轻，盖曰心之所

知，无不到耳。在《文言》则知为虚字，至为实字，两字上轻而下重，盖曰有

以知其所当至之地耳，两义既自不同，而与太极之为至极者，又皆不相似，请

更详之。（此义在诸说中亦最分明，试就此推之，当知来书未能无失，往往类

此。」）

　　　　又曰：「来书云：『直以阴阳为形器（至）道器之分哉。』若以阴阳

为形而上者，则形而下者复是何物？更请见教。若熹愚见与其所闻，则曰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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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有象者，皆器也；其所以为是器之理者，则道也。如是则来书所谓始终、晦

明、奇耦之属，皆阴阳所为之器，独其所以为是器之理，如目之明，耳之聪

，父之慈，子之孝，乃为道耳。如此分别，似差明白，不知尊意以为如何

？（此一条亦极分明，切望略加思索，便见愚言不为无理，而其余亦可以类推

矣。」）

　　　　又曰：「来书云：『《通书》曰（至）类此。』夫周子言中，而以和

字释之，又曰『中节，』又曰『达道』，彼非不识字者，而其言显与《中庸》

相戾，则亦必有说矣。盖此中字，是就气禀发用而言，其无过不及处耳，非直

指本体未发、无所偏倚者而言也，岂可以此而训极为中也哉？来书引经，必尽

全章，虽烦不厌，而所引《通书》，　乃独截自『中焉止矣』而下，此安得为

不误！老兄本自不信周子，正使误引通书，亦未为害，何必讳此小失，而反为

不改之过乎？」

　　　　又曰：「来书云：『《大传》（至）孰古？』夫《大传》、《洪范》

、《诗》、《礼》皆言极而已，未尝谓极为中也。先儒以此极处，常在物之中

央，而为四方之所面向而取正，故因以中释之，盖亦未为甚失。而后人遂直以

极为中，则又不识先儒之本意矣。《尔雅》乃是纂集古今诸儒训诂以成书，其

闲盖亦不能无误，不足据以为古，又况其闲但有以极训至，以殷、齐训中，初

未尝以极为中乎！」

　　　　又曰：「来书云：『又谓周子（至）道耳。』（前又云：『若谓欲言

至之上』止。）夫无极而太极，犹曰莫之为而为，莫之致而至；又如曰无为之

为，皆语势之当然，非谓别有一物也。（向见钦夫有此说，尝疑其赘，今乃正

使得着，方知钦夫之虑远也。）其意则固若曰非如皇极、民极、屋极之有方所

形象，而但有有理之至极耳。若晓此意，则于圣门有何违叛，而不肯道乎？上

天之载，是就有中说无；无极而太极，是就无中说有。若实见得，即说有说无

，或先或后，都无妨碍。今必如此拘泥，强生分别，曾为不尚空言，专务事实

，而反如此乎！」

　　　　又曰：「来书云：『夫干（至）自反也。』夫太极固未尝隐于人，然

人之识太极者，则少矣。往往只是于禅学中认得个昭昭灵灵能作用底，便谓此

是太极，而不知所谓太极，乃天地万物本然之理，亘古亘今，颠扑不破者也。

『迥出常情』等语，只是俗谈，即非禅家所能专有，不应儒者反当回避。况今

虽偶然道着，而其所见所说，即非禅家道理，非如他人阴实祖用其说，而改头

换面，阳讳其所自来也。如曰：『私其说以自妙』，而又秘之；又曰：『寄此

以神其奸』；曰『系绊多少好气质底学者』，则恐世闲自有此人可当此语。熹

虽无状，自省得与此语不相似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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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曰：「来书引《书》云：『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诸道。』此圣言也

，敢不承教。但以来书求之于道而未之见，但见其词意差舛，气象麤率，似与

圣贤不甚相近。是以窃自安其浅陋之习闻，而未敢轻舍故步，以追高明之独见

耳。又记顷年尝有『平心』之说，而前书见谕曰：『甲与乙辩，方各自是其说

。甲则曰愿乙平心也，乙亦曰愿甲平心也。平心之说，恐难明白，不若据事论

理可也。』此言美矣！然熹所谓平心者，非直使甲操乙之见，乙守甲之说也

，亦非谓都不论事之是非也，但欲两家姑暂置其是己非彼之意，然后可以据事

论理，而终得其是非之实。如谓治疑狱者，当公其心，非谓便可改曲者为直

，改直者为曲也，亦非谓都不问其曲直也，但不可先以己意之向背为主，然后

可以审听两造之辞，旁求参伍之验，而终得其曲直之当耳。今以麤浅之心，挟

忿怼之气，不肯暂置其是己非彼之私，而欲评义理之得失，则虽有判然如黑白

之易见者，犹恐未免于误。况其差有在于毫厘之间者，又将谁使折其衷而能不

谬也哉！」

　　　　又曰：「熹已具此，而细看其闲，亦尚有说未尽处。大抵老兄昆仲

，同立此论，而其所以立论之意不同。子美尊兄自是天资质实重厚，当时看得

此理有未尽处，不能子细推究，便立议论，因而自信太过，遂不可回。见虽有

病，意实无他。老兄却是先立一说，务要突过有若、子贡以上，更不数近世周

、程诸公，故于其言，不问是非，一例吹毛求疵，须要讨不是处。正使说得十

分无病，此意却先不好了。况其言麤率，又不能无病乎？夫子之圣，固非以多

学而得之。然观其好古敏求，实亦未尝不多学，但其中自有一以贯之处耳。若

只如此空疏杜撰，则虽有一而无可贯矣，又何足以为孔子乎！颜、曾所以独得

圣学之传，正为其博文约礼，节目俱到，亦不是只如此空疏杜撰也。子贡虽未

得承道统，然其所知，似亦不在今人之后，但未有禅学可改换耳。周、程之生

，时世虽在孟子之下，然其道则有不约而合者。反复来书，窃恐老兄于其所言

多有未解者，恐皆未可遽以颜、曾自处而轻之也。颜子以能问于不能，以多问

于寡，有若无，实若虚，犯而不校。曾子三省其身，唯恐谋之不忠，交之不信

，传之不习。其智之崇如彼，而礼之卑如此，岂有一毫自满自足强辩取胜之心

乎！来书之意，所以见教者甚至，而其末乃有『若犹有疑』，『不惮下教』之

言，熹固不敢当此。然区区鄙见，亦不敢不为老兄倾倒也。不审尊意以为如何

？如曰未然，则我日斯迈而月斯征，各尊所闻，各行所知，亦可矣！无复可望

于必同也。言及于此，悚息之深，千万幸察。」

　　　　又曰：「近见国史《濂溪传》载此图说，乃云：『自无极而为太极』

。若使濂溪本书，实有自为两字，则信如老兄所言，不敢辩矣。然因渠添此二

字，却见得本无此字之意，愈益分明，请试思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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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象山给朱子第三书

　　　　象山又答朱子曰：「往岁经筵之除，士类胥庆，延跂以俟吾道之行

，乃复不究起贤之礼，使人重为慨叹。新天子即位，海内属目，然罢行升黜

，率多人情之所未喻者。群小骈肩而骋，气息怫然，谅不能不重勤长者忧国之

怀。某五月晦日，拜荆门之命，命下之日，实三月二十八日，替黄元章阙，尚

三年半，愿有以教之。首春借兵之还，伏领赐教，备承改岁动息慰沃之剧。惟

其不度，稍献愚忠，未蒙省察，反成唐突。廉抑非情，督过深矣，不胜皇恐。

向蒙尊兄促其条析，且有『无若令兄遽断来章』之戒，深以为幸。别纸所谓

：『我日斯迈而月斯征，各尊所闻，各行所知，亦可矣！无复望其必同也。』

不谓尊兄遽作此语，甚非所望。『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食焉。过也，人皆见

之；及其更也，人皆仰之』。通人之过，虽微箴药，久当自悟，谅尊兄今必涣

然于此矣。愿依末光，以卒余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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